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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的一些事，我们要在此稍作说明。

对于指称未出生孩子的代名词，我们一直很难决定是用『它』、『他』，还是『她』(因为，没有照过超音波, 我们都不知道其性别)。用『它』会令人觉得不太具人性；但是，如果从头到尾都用『他』或『她』，有人就会说我们有性别歧视。最後，我们作了简单决定：凡法兰

西斯写的，听提到的为出生之眙儿都用『他』，而朱蒂所写的部分则用『她』来表示。

我们要用很特别的方式谢谢每位帮助我们完成本书的人。尢其要感谢让我们刊载其来的

人；为了保护他们，我们大部分不用真名，但所刊载的内容绝对是正确无误。另外，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秘书芭北·欧莫利太太（Mrs．Bobbi O'Malley），她利用下班时间为我们打草稿，并输入文书处理机里。同时还要感谢我们的妇产科医生莎莉·欧斯本（Dr．Sally Osborne），她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访问，和我们分享医生对于为母亲或胎儿祷告的看法。是两天前才生下儿子的莎莉，帮助我们把儿子大卫带到这世上来的。

引言：致读者

法兰西斯

过去四年，我们—直渴望能完成本书。想到准父母能学习为即将出生的孩子祷告及其果效，我们深感兴奋。我们相信，只要有够多的父母开始为未出生的孩子祷告，将会带来—场温和的革命。这些新诞生的婴孩将更爱神、更快乐，也更有安全感。

当马利亚问安的声音达到以利沙伯的耳中时，小施洗约翰在以利沙伯的腹中欢喜跳动；同样地，当你祷告时，你腹中的胎儿也会对你并对神有反应。祷告真的能使你的孩子在生理及心理的健康上有所不同——这也就是我们稍后要说明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你的孩子将在生命开始的那一刹那便大大蒙福，并为神的生命所充满，直到他出生。

神曾对耶利米说过类似的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耶１：５)
虽然你的孩子不见得蒙召作先知，但耶稣真的愿意将他分别出来，以爱充满他，带他进入父的家中。神确实能以奇妙的方式作成这样的事，我们愿和你分享其中的一些经历。

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拉结(今年五岁)以及大卫(三岁)的祷告，使我们经历了许多有力的见证，也因此知道祷告的能力与美好绝非一个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非常真实的。我们的小儿科医生在拉结两岁时告诉我们，一般的孩子在她这个年龄平均一年生病八次，而拉结那年只病了两次（都是小感冒）。其他的因素当然也有关联，但我相信，我们每天为她祷告使主耶稣保护的能力临到她，这是使她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这正是我们所要分享的好消息：—起为你们的孩子祷告确实能使事情大为不同。

令人沮丧的是，似乎只有极少数的基督徒父母了解，为未出生的孩子祷告能带给孩子及父母本身多么大的帮助。由此可反应出另一个现象，即基督徒父母很少在日常生活里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祷告。

我曾在『医治的祷告』（The Prayer that Heals，以琳书房出版）一书中提到，在我调查过的近十万人中（这些对象都是我以家庭中的祷告为演讲主题时的听众），大约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记得他们的父亲曾亲自确实地和他们一起祷告，百分之二十的人记得他们的母亲曾和他们一起祷告。在我完成那本书的六年间，这个百分比始终不变。

然而，当我问到有多少夫妇曾一同为尚未出生，仍在母腹中的胎儿祷告时，结果更可悲。夫妻一同为未出生的孩子祷告似乎是件很理所当然的事，以致我们以为大部分的基督徒夫妇都会如此行（尤其是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或牧师会反对这项美好的操练）。但是，我所问过的一万多对夫妇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曾在主日崇拜的聚会中，为他们未出生的孩子祷告。

如果你真相信藉着祷告，主耶稣能使事情有所不同，那么，你孩子的健康与幸福便将有不寻常的改变。精神病学家汤姆士·维尼(Thomas Verny)博士(注１)曾说，尚未出生的孩子能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感受到父母的情感和思想，而这孩子身心健全与否的关键，乃在于母亲对胎儿的态度。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不只是一个有机的个体，他已经能感受到自己是被爱或是被拒绝。准爸爸对这孩子的态度同样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能经由两人坚定的关系提供准妈妈爱和安全感，而这安全感便不知不觉传递给正在黑暗中等待出世的小宝宝。

还有什么方式比藉着祷告将父母的爱传递给孩子更美的呢?

此外，我们也希望这本书不单是帮助准父母。在我们的里头都有个小小孩，曾经历过整个生产的过程——即使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假使你在这过程中受过一些伤害（生理或心理的），它可能已形成莫名的恐惧或焦虑，直到今日都还影响着你，成为你的重担。正如维尼博士所述：『……子宫是孩子的第一个世界。他在其中的经历，不管是友善或敌意的，确实会造成人格和品性的某种倾向，因孩子对这世界的期望根植于他在子宫中的经历。如果那是个温暖、充满爱的环境，孩子很可能也会以此期待外面的世界；他的个性也因此倾向信任、开放、外向及自信。这世界会像子宫一样是个保护他的蚌壳。如果那个环境是充满敌意的，他也会因此认定这世界并不欢迎他；他的性格会倾向多疑、不信任、内向，不易与人建立关系，也会坚持己见。生活对他而言，会比那些在子宫中有过美好经历的孩子来得困难。』

在阅读本书的同时，也许你已意识到在你生命早期曾经受过伤害，或失落了什么。这里要告诉你一则好消息：不论那些伤害(或失落)存在多久，耶稣都能医治你的恐惧，使你得自由。

举例来说，一九八二年我们在爱荷华州第蒙(DesMoines)爱德门(Aldersgate)主持一场内在医治研讨会（那是全国圣道灵恩团契的年度聚会）。我们决定以为未出生的孩子祷告为研讨会主题。大约有六百人参加聚会。当他们听到研讨的主题时，有些人如此反应道：『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没有必要再学习为未出生的孩子祷告，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然而，研讨会后他们告诉我，这次的聚会对他们特别有意义。在研讨会将结束时，我们带领医治祷告，许多人在孩提时代的伤害都得了医治，这是他们过去从未想过的。

有几次，茱蒂和我都分别发现，在为一些人进行内在医治的祷告时，他们有时会突然回到出生的时刻而喊著：『不要把我生出来，我不要出来！』那时我们就为他在出生时的创伤祷告求医治。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情形巳发生过许多次。这些戏剧化的经历使我和茱蒂明了，即使在生命最起初的时刻，我们可能就已经需要神的医治了。有好几次，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会倒在地上，并蜷缩成胎儿的姿势。这些不寻常的反应有的是发生在默祷时，所以不可能是催眠性的暗示使他们突然回到生命的最早期。当圣灵医治的大能临到时，他们所受的伤害似乎早巳等在那儿，迫不及待地要浮现出来。这伤害是如此痛苦和深沉，以致总要等到主耶稣的爱充满在他们里面时，他们才能面对这些伤痕。而主不单使他们面对这些伤痕，祂还医治它们。

有位年轻人在这样的经历后写信给我们：『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你为我按手的那几分钟里，我感觉我的心是如此柔软，几乎要融化了。这是我一生中（我今年三十一岁）第六次有这样的感受。那情形就如耶稣在按摩我的心，将它放在手中一遍又一遍地搓揉着，似乎要从那块原是顽石的陶土中塑造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来献给神。我无法解释为何我会躺卧成胎儿的姿势，但我知道我正躺卧在圣灵的同在中，并且重重地喘息着。

我相信这样的医治是一般科学所无法复制。因为在我三十岁那年情绪崩溃之后，曾花了四年的时间研究心理分析。

稍后，当我和朋友们走出会堂吃东西时，我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只是我遇见了神，祂成为我的一切。祂爱我，并且医治了我。

最后我终于能祷告：『阿爸!』并且明确地知道一个小孩子在他父亲面前所能有的地位。以前我只能向耶稣祷告，也许就是那次胎儿期的医治使我也能向神我们的天父祷告了。我为着这样的释放赞美神!』

无论在你生命中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无论它们发生得多早——神都能扭转它们，并使那被囚的——也就是你——得释放。这是何等激励人心的事实!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巳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一三九13一16)

1一个美好的理想：夫妻一同祷告

法兰西斯

既然神使丈妻成为一体(参太十九4—6)，再没有比夫妻俩一同向神说话更自然的事了。然而，事实上只有很少部分的基督徒夫妻会一同祷告（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提），而为未出生孩子祷告的更只约占百分之一的比例。

在基督徒的婚姻中，有许多美好的传统早巳丧失殆尽，以致他们连自己失去了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茱蒂和我想要分享夫妻一同祷告所能带来的合一，这是我们在为彼此祷告时所确实经历的。在拙著『医治的祷告』一书中，我试着鼓励一般信徒自己在家中进行医治的祷告，因为他们必须知道，一旦他们开始祷告，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耶稣也是殚思极虑地鼓励人们祷告，祂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太七9--11）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你，不论你多爱你的孩子，祂的天父——也是你的天父——对你的爱远比你的爱还要多得多。当你开口祈求，祂会回答：『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十六24）你相信神是如此爱你吗？耶稣所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即使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些不好的地方，神仍会回答我们的祷告（『你们虽然不好……』）；你可以相信，神真的很希望我们开口向祂求一些好的事物。

一天下午，当茱蒂哄着我们才出生不久的拉结吃奶时，她凝视着拉结，深深被小婴儿的美丽所感动。她无法想象她还会爱谁比爱拉结更多，并且她知道她对拉结的爱绝对不是自私的。就在这时候，神的声音在她里面对她说：『你很爱拉结，对吧？』茱蒂回答说：『喔，你知道我爱她。』神又说：『我爱你比你爱拉结还多！』但茱蒂无法接受这点：『不，你不可能爱我比我爱拉结还多！』（她知道自己爱拉结，但她却还未经历神的爱完全充满在她里头。）神温柔地回答说：『我确实爱你比你爱拉结还多。』

就在这同时，对神爱的了解具体地充满在茱蒂心中。她不禁喜极而泣，因她不曾如此深刻地经历过天父的爱。这件事让茱蒂觉得，她似乎必须先经历过对自己孩子的爱，然后她才能全然感受到神对她的爱。

茱蒂和我都曾经历过神的爱，并看到许多祷告蒙垂听。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祂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壹——3--4）

由于我们在祷告中曾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医治的发生，我们对祷告的盼望也因此不断地增加。虽然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实』（来十一l），但我们软弱的人性常需要『看到』神的医治和神迹。我们过去所经历的这些祝福，使我们有把握相信神必垂听我们为未出生孩子的祷告，因他们的存活乃全然依靠神的慈爱和怜悯。

当小施洗约翰在以利沙伯的腹中仅仅六个月大时，耶稣的出现使他作出欢喜跳跃的反应：［以利沙伯一听马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著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路一41--44）

在施洗约翰还这么小的时候，对耶稣的出现，不单能感受，甚至能有如喜悦的情绪反应。心理学家证实了路加的描述：你的胎儿能对你有情绪的反应。他能感受到爱、恐惧、拒绝、喜乐。当他在你子宫里头浮动的同时，他已开始喜爱生命，或相反地，他已开始恐惧生命并正逐步走向灵里的死亡。—旦你了解到你能藉着祷告给你未出生的孩子带来这么大的帮助，你将会及其渴慕每天为胎儿祷告，如同每天注意饮食以确定你的胎儿能得到好的营养一样。同样地，作丈夫的既然能藉着和妻子一同学习自然生产的课程来参加与妻子的生产过程，他也能藉着和妻子的一起祷告来建立孩子的幸福；因为神的赐福和爱将因此流通到孩子身上。

如果一起祷告能带来如此美好的结果，为何许多夫妇不肯尝试一起祷告呢？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是丈妻难以开始一起祷告的原因：因为祷告是件相当个人的事情，以致对许多夫妇而言，一起祷告确实比发生性关系还难。我们常常不好意思和别人一起祷告，因为我们害怕向另一个人开放我们的内在世界，尤其对自己的配偶，因他曾见过我们所有不属灵的模样。我们认识一位心理学家，他曾进行一些调查，目的在了解夫妻之间在面临一些关键性问题时的态度。在这项调查中，他总共问了一百个问题，而他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则隐藏在这一百题之后。每当他快结束这一百个问题时，就加上一题：『你们曾经一起祷告吗？』出乎他意料之外，这些能坦白回答各类经济、性生活等私人问题的夫妇，对这问题的反应却是：『你怎能问到如此私人的问题！』

然而，若我们能胜过开始的难处而一起祷告，一个爱与构通的美好世界将展现在我们面前。我发现，藉着一起和耶稣及天父的交通，我们夫妻二人的关系无形中拉近许多。这些与神合一的时刻，往往也是和配偶内在关系最合一的时候。

即使夫妇俩无法一同祷告，作妻子的仍能独自祷告，并独自进行本书所建议的一些步骤。她可以按手在腹部最靠近小宝宝的地方，虽然丈夫不在身边，她并不孤单，她乃是在天父的同在中和宝宝一同祷告。她的宝宝会对她有所反应。我们的朋友康拉德·波尔斯（Conrad Baars）博士，曾描述宝宝的这种反应：

［怀孕四个半月或五个月以上的母亲，只要将双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腹部，一左一右，便能将子宫里的胎儿从左到右地移动；也就是说，左右地在『摇』她的宝宝。

她是怎么办到的？她又是怎么和她的宝宝构通？

很简单，她所作的只不过是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宝宝身上罢了！当作母亲的想到有一个美善而纯真的小生命正在她腹中成长、居住，她里头自然有一股爱的暖流苏醒、涌流出来。如果她希望以这股爱流来触摸、拥抱她的孩子，她可以藉着一只手来传递这爱流。假设她是藉着右手，起初她也许不觉得右手有什么特别感觉；但是，过一会儿，她便能感受到宝宝开始游动到她右手那里。然后，他会停在右手下方，好像将背挨在妈妈充满爱的手心里，就像先知所描述的：『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赛四十九16）

然后，当她再将这股爱流换到左手，过一下子宝宝就会感受到这个改变而游到子宫的另一边，依偎在妈妈的左手心。藉着将她的爱左右交换延伸，宝宝也因此在羊水中被妈妈左右摇动。

这怎么可能呢？宝宝能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感受到由妈妈所发出的力量，并且移向这股力量进入这个液体世界的入口。妈妈和宝宝在爱的交互作用中互相给予、接受，这是早在宝宝出生前数个月便应该进行的首要之务。妈妈给予，随后宝宝以主动的反应接受妈妈这温柔无言的表白：『你在这儿真好；妈咪喜欢跟你在一起；妈咪喜欢跟你玩。』同样地，宝宝也会对妈妈说：『感受到您充满爱意的同在真好；您让我感觉到被需要并且有价值；作为您的一部分真好！』

这种爱的交流将成为宝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如果妈妈或爸爸每天固定进行这种爱的举动时，将更加明显。如果妈妈因某些缘故而不小心忘了该定时『拜访』，宝宝就会一直踢他『家』的墙壁来提醒妈妈。他不喜欢被忽视，他会提醒妈妈他需要并且想要感受妈妈的爱。

在怀孕的最后几周，妈妈和宝宝玩此游戏将使宝宝对产道日渐熟悉，以使宝宝能知道由哪个方向离开子宫。在阵痛和分娩的过程中，妈妈和爸爸应继续以这种爱的表露来引导宝宝温和地经过产道。藉由双亲对宝宝这种持续地爱的同在，阵痛将逐渐减少，而分娩也将容易多了。］（注2）

当然，波尔斯博士在这里所讲的是关于人类经由接触所带来的爱的传递；然而，加上祷告，我们能经由母亲（或父亲）的爱而传递神的爱。就我们所知，传递神医治能力的管道之一就是接触。耶稣常常藉着接触来医治病人：『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路四40）

即使不说话，我们的接触也可以是一种衷心的祷告（注3），能传递神的爱与能力。患血漏的妇人作了如此的决定：『我只能摸祂的衣裳，就必痊愈。』当她一摸耶稣衣裳的缒子，她就立时得了痊愈。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可五30）

既然我们当中很少人看过父母在私下场合一起祷告，因此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一起祷告的模式以资遵循。事实上，这是件很容易的事。

茱蒂和我在孩子出生前为他们祷告的方式非常简单。我们一天祷告两次：一次是早餐后，在我上班前；另一次是晚上睡觉前，我们躺在床上，以祷告结束这一天。

早晨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分享一段经节（拉结出生后就取消了经节的分享，因为她总是一早就醒来，以致我们的祷告必须简短些）。我们也会读一段当天的经文注释，一起讨论（注4）。接着，我们为神近来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感恩，而后求主保守我们远离一切的凶恶——撒但的权势、疾病、意外及各种伤害。简言之，则『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我们为彼此的需要祷告——为我们知道当天会遇到、特别需要神帮助的那些事情祷告。

最后，我们按手在茱蒂的肚子上，尽可能按着宝宝生产的过程（藉着阅读介绍胎儿在子宫里发育的书，注5）祷告，求主完美地作成宝宝的心脏、血液系统、手指、脚趾，以及其他种种正逐渐形成的组织。

『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求你记念，制造我如搏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伯十8--11）

我们求主全然引导这个成长过程；求主尽其所能地以祂的爱和生命充满我们的小宝宝。正如我和茱蒂为自己的祷告一样，我们也求耶稣保护宝宝不要遭受任何伤害、意外或不好的影响（我们也常使用稍后几章所介绍的方式祷告）。

我们经常为茱蒂祷告，在她疲倦或生病的日子里，我们求主加给她力量和勇气，求主赏赐一个欢喜快乐的生产过程。我们发现，就某个角度而言，有时我们所能作的只是等待和信靠神。

信靠神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要鼓励你为末出生的孩子祷告，并且让你明白你的祷告会使事情有所不同。我们有些朋友，在后几胎才知道要为末出生的孩子祷告，他们常如此分享：『我们的老么真的很不一样。从他出生，他就显得比其他孩子来得平和、喜乐。其他孩子也很好，但就是不一样。他似乎特别蒙神赐福。』

正当我刚写完上面这段文字，就收到一封信。信中的内容更证实了许多夫妇也都有过的经历。这对夫妇曾在几年前读到我所写关于为未出生孩子祷告的文章（注6），他们马上付诸行动。

『那时，我们已有一个三岁大的女儿珍妮。』他们在信中如此说道：［我们告诉她，她未来的弟弟或妹妹能听见她说话，她要很有感情地对小宝宝说话。所以她常常亲吻我的肚子，怀抱着我的肚子，轻声地跟里头的小宝宝打招呼。我们全家一起为宝宝祷告时，珍妮也曾用简单且很美的话为宝宝祷告。

每天，我们很会花一段时间和宝宝说话、为他祷告。我们常这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赐福、保护我们的宝宝，用你的爱、平安和喜乐充满他，以你温暖的爱四面环绕他。让他按你所喜悦的样式长成一个美丽的孩子。谢谢你赏赐我们这个样子，将这个新生命交托给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祝福。』

作为孩子的母亲，我很努力地避开那些会带来压力的情况以保护孩子。但是，有时我还是会生气，感到压力，或是沮丧。当我一有这些感觉，就开始祷告。我会向腹中的孩子道歉，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并且求主医治他对这些情绪的记忆，以祂医治的大爱来代替所有的混乱、伤害和惧怕。然后，我便按手在我的肚子上，静静地将神的爱藉我流向腹中的孩子。

我两次怀孕的经历因此及其不同。怀珍妮时，我几乎病了九个月。阵痛和分娩的过程又久又困难（那时还不知道要为怀孕过程祷告）。怀亚伯时，不单在身体上轻省许多，心理也比较平静。我们的产房气氛非常祥和；更重要的是，珍妮能在亚伯一出生后就进来看他，然后我们用一点时间全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亚伯看着周围的一切，显得非常满足而安祥。他似乎认得我们每个人的声音，特别是珍妮的声音。

日子渐渐过去，我们注意到亚伯的喜乐和平静，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朋友也都很肯定亚伯有着喜乐的性格。最后，我们了解到，乃是亚伯还在腹中时的那些祷告形成了他的个性。

现在，亚伯已一岁半，他仍然是个平静、喜乐的孩子。我们每天仍持续为这两个孩子祝福、祷告，主也继续不断地赐福我们一家人。

2 预 备

茱蒂

随着怀孕带来的惊喜，你们将由夫妇转变为一个家庭。成为父亲或母亲的全新经验，将永远影响并改变你们生活的每一层面。在你们的生活中，没有其他事情能在你们心中形成如洗深刻的爱与喜乐；但是，随着这些快乐，惧怕和需要也会一同来到。当我们回首过去，不禁要惊讶，两个小家伙出生以后，我们夫妇的生活有了何等大的改变。这些变化不单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且带给我们挑战，使我们成长。从这些爱、引导和管教孩子的挑战中，我们学习到如何信赖我们的天父并彼此信赖。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沟通彼此心中的挂虑、疑惑和需要。然后，我们一同为此祷告寻求神的帮助。

不论一个家庭中有两个人或十四个人，沟通绝对是家庭生活所需的。沟通对维持一份关系的生机正如血液之于身体般重要。在我作治疗师的生涯中，我见过许多破碎家庭经由沟通和祷告而重建的奇迹；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一段时间比怀孕和生产时更需要沟通。照说，这样的沟通应当在你委身给另一个人并和他在婚姻中成为—体时便已开始。然而，若你不曾在那时开始你们的沟通，因妻子怀孕而使你们二人再次感到成为一体时，也是另一个开始沟通

的好时机，你们可以分享彼此的心境，分享你们的梦想、心中的惧怕和需要。

由于我们知道胎儿期的发展对孩子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决定好好帮助孩子在腹中的成长，包括正常的饮食、休息、运动、祷告、预备自然分娩。我们一起上拉梅兹生产课程，练习呼吸的运动。我们也几乎读了所有关于生产的书籍，包括[无伤害的生产』（Birth without

Violence）（注7）这本精彩好书。我们也曾在医院的分娩课程中观看生产实况的影片，并因生产、生命的美妙而一同流泪。然而，没有哪一本书、哪一场演讲、哪一次和[有经验]父母的分享，能完全预备我们迎接拉结诞生这可贵的经历。直到我们开始帮助拉结由产道来到我们等待的臂弯中，才真正经历到过去所未曾有过的全然合一。由于拉结胎位不正，我阵痛的时间非常漫长（从凌晨四点到下午五点），我们因此有许多时间一起分享、一同努力、欢笑、祷告，并在最后一刻流着喜乐的眼泪见到拉结的第一面。自然生产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准父母有齐心努力的机会。我非常惊欢于生产的过程，但法兰西斯在这过程中我的合一对我也同样重要，这使他能感受并参与我的惧怕、痛苦和失控。每当我失去控告。每当我失去控制，他便温柔的鼓励我保持放松，并藉着祷告和规律的呼吸帮助我重回控制之下。我们的合一成为我力量的来源，以致当[过渡期]来到，每件事情都极快速地进行时，我仍感到非常镇定。每当我直向他安祥的双眼，他总是握着我的手为我祷告，使我能他的陪伴中得着勇气和力量来完成生产的过程。这种藉着触摸和眼神的无声交流，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沟通乃是在我们初次见面就开始累积、淬炼。经由婚姻，我们能有许多时间一同分享和祷告，思想神我们的爱情为礼物赐给我们。这种互相的发掘在我们第一个孩子拉结之后更显强烈。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巳建立在相互间的亲密和信任来迎接生产的过程。大部分夫妇视这九个月为他们一生中最喜乐的时光，事实上也是。欢喜地参与另一个新生命，为宝宝作各种计化，选一个好名字，布置育婴室，宝宝的衣物，迎新的派对，走到哪里都成为注目的焦点，每件事都是如此令人兴奋。但是，就像生命中的许多事一样，它也总有阴暗的一  面，如果将这些阴暗面留在黑暗中，它们将会恶化、扩展。那些恐惧、孤单感受、焦虑、情绪起伏、害喜的痛苦都需要提出来和你的丈夫或你亲近的朋友一同讨论、祷告。

在怀孕初期要分享我们的恐惧和需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很感谢神，我们确实分享了这些感受，因为这些感受会随着产期的接近而日益增强。我能不靠麻醉药而自己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吗？我会是个好母亲吗？其他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焦虑和疑问。

我们所辅导和一同祷告的许多夫妇，都曾经历过等待宝宝出生的情绪高、低潮。作丈夫的常被太太的情绪起伏和个性改变弄得一塌糊涂。有些女人在了解身为母亲所需负担的重责大任之后，会从极端无忧无虑、爱说爱笑的个性转变为非常严肃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在孕妇体内荷尔蒙的变化确实使人非常困惑，也非常吓人。有些女人会变得极其沮丧，并且对她们是否准备好要成为母亲越来越感到忧虑。

她们的压力大部分可归因于怀孕和乳汁分泌所造成的荷尔蒙及化学变化。某些孕妇曾这样告诉我：『有些日子我觉得自己快疯了；上一分钟还欢喜得不得了，觉得这世界真是个美丽的地方；下一分钟又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把孩子带来这世界！』或者：『有时，我很欣赏自己身体的变化，觉得自己好美；但其他时候，我只觉得自己非常笨而且丑陋。』有些女人则因害喜使得她们很难享受怀孕的头三个月（甚至整个孕妇过程）。我所协谈的对象中有位年龄稍长的美丽妇女，她在怀孕的九个月当中害喜很严重。每当她要来我办公室的日子，我都会特别小心不用任何或香料免得使她呕心。一日，她看来特别苍白并且已经在沙发上躺了一天，我问她对她的宝宝有什么感觉。她苍白的脸突然明亮起来，她说，她很感动能怀这个小家伙。不介意所经历的种种不适。值得一提的是，她整个家庭，包括几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投入支持和帮助她的这次的怀孕原本可能是一场可怕的经验，却转而成为一个、包容和谅解中成长的机会。

虽然大部分的害喜是由于荷尔蒙及化学变化的因素，有的害喜乃起因于对宝宝的忧虑，或即使成为母亲而引起潜意识里的矛盾。这矛盾如果未能在沟通和祷告中解决，将可能造成情绪和身体的问题并进而影响你的宝宝。而这矛盾则可能来自于怀孕以前便已潜存的恐惧。

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恐惧是：成为母亲。有些女人在她们还是小女孩、玩家家酒的时候，就想象她们是别人的妻子和母亲。对她们而言，这种转变是很自然、容易的一件事。她们可能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中，常有小宝宝在她们的生活里，她们对新生儿的一切都很自在。但对于其他人，像我自己，连换尿布都是件极其新鲜的事，更别提抱小孩、洗澡、喂奶等等这些照顾小婴儿的事。我便有过这样一个难忘的经验：拉结出生后不久被抱来我的病房，  她大便了，我们只好为她换尿布。我这作母亲的理当是个专家吧？！法兰西斯在旁帮助我，突然，我们看着彼此大笑起来，承认我们都是新手、没换过尿片。

作为母亲或父亲可能会是个很可怕的经验。如果你的父亲或母亲所带给你的是负面及痛苦的经验，那么你心中的矛盾或冲突将会特别严重。我辅导过一位姊妹，因为她的父亲曾带给她伤害，所以她一直害怕怀孕。她很怕将同样的伤害再带给她的孩子。我请她饶恕她父亲，并求主耶稣医治她那些痛苦经验所留下的记忆。（在我们祷告后不久她便怀孕了，怀孕和生产的过程都很美好。）

我还记得我爸妈听到他们第一个孙子出生时的情景。我爸爸说：『我不介意作祖父，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和一个作祖母的人结婚。』这显示出某些丈夫看到发生在他们妻子身上的转变时之心态。男人对待怀孕的女人总是有所不同，所以，怀孕的妻子不必因丈夫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而感到惊讶。有些丈夫会表现得格外开心，有些则在某些方面好像是在拒绝自己的妻子。有位怀孕的姊妹告诉我她不再跟她作爱了。当我询问她先生这件事时，他终于，他并非失去对她太太的欲望，只是怕伤到他的妻子。稍后这对夫妇一起谈这件事，作太太的才明了，原先她视为是拒绝的表现其实是她先生对她的关爱。孩子出生造成的改变将更加明显，因此，夫妻在怀孕期间保持沟通管道的开放是绝对需要的。他们需要一直试着去了解对方，尤其是在怀孕期间；如果不能彼此分享，将孤独的时期。这对怀孕的母亲尤其真实，因为有这改变正在她的体内进行，她的丈夫、朋友及父母与她的关系都有所转变。

很显然地，丈夫有极大的潜能成为太太最重要的影响支持和不断的肯定，他能使妻子有非常不同的喜乐又能影响他们小宝宝的成长。当怀疑、恐惧和不安全临到时，他可以用鼓动的话和倾听的心来驱散它们。

作丈夫的特别需要不断向太太保证生产的过程。不知有多少姊妹曾对我们这么说：[我不知我到时会不会很顺利？]或[也许我会像个疯子似地从头到尾乱减乱叫。]很多孕妇，特别是头胎，都很害怕生产的过程。很多已经生过孩子的妈妈，常因不了解自己的误导对孕妇会造成心理影响，而将阵痛、生产的经过描述成一段漫长且使人受伤的过程。即使你自己的母亲，她可能也曾说过生你时的痛苦。她可能因此使你对带给她的痛苦产生罪恶感。我曾    和几位因听了妈妈的生产故事而害怕生产的姊妹祷告，有时这样的恐惧甚至会造成不孕，或使人无法自然生产。最近和我们交通的一位准爸爸告诉我们，他太太对生产的过程非常害怕，她早就想好要用哪种麻醉剂，一点也下考虑自然生产。真令人且丧！她的惧怕使她不能经历并感受孩子从她身体中出来的奇迹。当一个女人因她过去的记忆和经验而如此惧伯时，我们需要为她祷告求内在医治。

相反地，我很喜欢另一位朋友对生产的描述。那时我正在读关于无痛分娩的书，我不太相信那是真的。于是我问她在生三个儿子时觉不觉得痛。对这样的问题她似乎有点惊讶，她回答我说，她从不认为那是痛苦，只不过是项很艰辛的工作罢了。她的看法何等正确！当我们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我们便明白何以这过程会被称为分娩（释注：英文之分娩为Labor，有劳苦之意）。有这么多的工作让每个人来参与，而报酬却是这样大。主耶稣曾说过一段很美也很真实的话：『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虑，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约十六21）

生产的过程对于准父母而言，在灵命和情绪上都是一次很强烈的经历。我们必须全力参与这个过程。就生理上来说，除非有并发症，否则宝宝和妈妈早就被神预备妥当去迎接生产的宝贵时刻。到如今我仍然十分赞叹生产的奇迹——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为了生产的那一刻而预备得很好！我们的妇科医生和助产士朋友告诉我们，在生产过程中，身体各部门所呈现的和谐，使他们不得不将生产视为一种奇迹。我们认识一位原本是无神论的弟兄，他便是因目睹了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决定信主。当他观看那次生命的奇迹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流泪。当你经历过一次生产的过程，你便能真正明白造物者的作为。

如果你明白自己的身体为了生产已有完美的预备，并且你也祷告，读有关的书籍，做运动，那么当那特别的日子临近时，你应当会有十足的信心。对那些仍旧挥之不去的恐惧，试着和你的先生分享，并且为你所需的勇气与医治祷告。

最近我们发现许多准父母都很关心腹中胎儿的生理状况。有些父母会定期照超音波检查宝宝的生长情形，他们的态度是：如果孩子不完美丽,我们就不要!』这种强调生理的所谓完美观念，本身就不够完全。他们的惧怕显然是过度了,大多数的父母也许不会如此极端。无论如何,我们总是会担心，直到孩子生下来，我们数过了他的手脚、检查了他的全身，才可能放心。然而，即使孩子有什么生理上的缺陷，就算在出生前便发现了，医治的祷告应当是基督徒的反应，而不是选择堕胎。出生后，宝宝的缺陷也不当阻拦他在属灵上的成长及他在这世上所应有的欢乐。

尽管如此，身为高龄父母的我们也是将祷告大部分集中在宝宝生理及心理的健康上。由于我在怀最後一胎时已经三十五岁，所以我的妇产科医生建议我们去作一些遗传筛检。我们讨论并祷告之后，决定对这建议加以否决，因为我们知道，就算这胎儿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我们也不会选择堕胎。之后我们仍持续地祷告；有时恐惧又会悄悄爬    进我们心中，那时我们便一起交通，然后祈求天父将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

朋友支持的爱、基督徒同伴的代祷会带来相当的力量与希望。早在我们的小家伙出生以前，我们的朋友便已开始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祷告小组的成员有着极特别的关系。在怀孕和生产的每个阶段，祷告小组便不断地收到孩子发展的情形，并且为各种情况祷告。在医院分娩时，有几个朋友还到待产室里为我们祷告，同时不时传来一些鼓励的小纸条。有的人甚至跑到产房帮我调整呼吸；他们跟我一起祷告，鼓励我。当孩子生出来时，他们无不欢欣鼓舞。来自朋友的爱和祷告到如今依然不停地祝福着我们的家庭。每当拉结或大卫生病时，或者我们感到负担太重时，我们只需拿起话筒，朋友便马上开始为我们祷告。有时，他们会因为爱和圣灵的引导，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前，要来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我在写这段文字的同时，就有好几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我父亲的情形。他们并不认识我父亲，但是却已经为他的医治代祷十个星期了。有时，我们的朋友会在半夜醒来，感到强烈的负担要为我们祷告。而他们的祷告往往正逢其时！当我们的生活经历如此快速的转变时，这种代祷的支持和爱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我怀孕期间，法兰西斯和我常常读经给对方及腹中的宝宝听。这么作常能使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因为神的话能给予我们—个确据，那就是：我所怀的孩子确实是神的子女，她全然在神的计划和照顾中。我特别喜欢默想诗篇第一三九篇，让圣灵藉这诗篇向我显明神的手，他正逐一编织、形成一个小生命。『我能感受到神在我里面与我同在，保守我们的小宝宝在他的爱与光中。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己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一三九15-16)

3 第一步：为受孕祷告

法兰西斯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诗一三九15-16)

神以一种极特别的方式，早在耶利米受造前便已认识他，并且呼召他。同样地，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早在我们的父母在一起以前，我们便已为神所知，为神所拣选。以人的观点来看，有些孩子可能是意外得来的，他们的父母可能未曾计划要他们，或根本不想要他们。但在神眼中，没有哪个孩子的出生是错误的。即使地上的父母不要我们，我们仍是神所造，为神所喜悦的。

很奇妙的是，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有一个祷告是神几乎每次都会成就的，那就是为不孕夫妻的祷告。许多年来，似乎每次为那些想要有孩子的夫妇祷告后，他们都会怀孕。而且，往往在我们祷告后九个月，孩子便出生了。

最近我们发现一些例外，但通常神还是都答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求告神时，神似乎很乐意将新生命带来这世界。

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能生育的夫妇在老年意外得子——都是神特别的祝福。事实上，不孕的妇女怀孕是圣经中主要的主题之一：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救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赛五十四l)

神以超自然的方式帮助不孕的夫妇，可追溯至创世纪的撤拉和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创十八l1-14)

神帮助不孕的妇女怀孕，成为穿梭在旧约（不能生育的哈拿怀了先知撒母耳，撒上一20-21）和新约（年迈、素来不生育的以利沙伯怀了施洗约翰，路一11-25）之间的一条主线，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路一37)这样的神迹在马利亚受圣灵感孕怀了弥赛亚耶稣而达到最高潮（路一26-38）。

我们的神非常珍惜生命，尤其是新生命！因此，如果你想要有孩子却一直无法怀孕，你大可祷告求神在你里面创造新的生命。

以下是发生在一位姊妹身上的事：

『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和我丈夫？你们曾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为我们祷告。医生说由于子宫的毛病，我怀孕的几率只有百分之十。我动了手术，并且一直努力要怀孕。两年之久，我在各种药物和实验中经历了许多痛苦。

就在六月，你告诉我们，神通常总是医治这种情形。八月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必须再动一次手术，而且很可能要把子宫切除。我心都碎了。手术定在十二月，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不断在痛苦中祷告……。

结果，神居然在十一月的时候大大回答我们的祷告，我怀孕了，那是我在手术前最后的机会。医生后来告诉我，当初说百分之十的几率其实只是安慰我。所以他们都很惊讶我会怀孕。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生下一个可爱的孩子：大卫·爱德华。他有点早产，但是长得很好，重六磅十一盎司。』

你必然可以想像，当不孕的夫妇要我们为他们祷告时，我们有多么开心。然而，即使是很容易怀孕的人，准备的祷告也是很重要的。让我与你分享我在这方面所学到的一些功课。

首先，我们了解婚姻是圣洁的。在天主教传统的教会里，婚姻被视为一种圣礼，是神那看不见之爱的可见表征。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认为性是件肮脏的事而将其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对神的体验分开。举例来说，几世纪以来，教会都教导已婚的弟兄姊妹婚姻里的活动视为玷污之事，并要求夫妇在有过性行为的次日不可以领圣餐。教会八大神学家之一的大贵格利（St.Gregory the Great）曾如此宣称，夫妻之间想要发生性关系而不犯罪，就像把手放在火中而不想被灼伤一样。虽然基督徒的态度已有改变，但在已婚的人心中仍深深存在着这样的疑虑：性行为里面有那么多的乐趣，似乎不太适合有节制的基督徒！

但是，若基督徒夫妇真能明白婚姻即使从性的角度来看也是圣洁的，他们必然可以非常自在地在做爱前一起祷告。如果他们希望能够怀孕的话，他们还可以求神以一个新生命来祝福他们的性关系。

我们有位朋友一直这么相信，按照神起初的计划（也就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前），男人和女人乃是要在每一个层面都全然合一，他们的灵、魂、体都在一个完美的和谐里。除非他们已在灵的层面合一，否则他们绝不会想在身体上有性方面的连结。在这样的理想状态之下，性行为的发生便构成了一桩婚姻，因为这正是他们在灵里已经合一的表征。直到人类堕落，我们的情绪、思想、意志和我们的灵开始各行其道，我们才需要以一张书面的法定合约来约束我们的婚姻。此外，在神起初的计划里，我们的灵和体是如此合一，以致绝不会想要离婚。正如主耶稣所说：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十九4-6)

所以，我们在身体上的合一原本就是我们灵里结合的外在记号；而婚姻的核心正是要使我们在各个层面都达到合一。在理想的状态之下，我们应当不需要任何口头或书面的法定合约。然而，如今我们却需要法定的关系来维系，因为我们堕落的天性使我们在灵里的合一变得非常脆弱。按著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七22--23）

当然，我们无法证明这位朋友的理论是对的，但这样的看法确实值得深思。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当丈夫和妻子在身体上达到合一的候，也可以是他们祷告并经历和神最深地合一的时刻。如果我们想要有个孩子，为何不能在做爱前一起祷告呢?

另外，基督徒的传统中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那就是将我们的婚姻视为神亲密生活的象征；在圣父和圣子间的爱是如此的大，以致它带来了第三者——圣灵。圣灵向来都被视为神那创造性的爱的反映。同样地，丈夫和妻子间的爱是如此强烈，产生了第三者，而这小宝宝正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记号。我们所怀的每一个新生命，都预表着圣灵——神爱得记号——同时，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记号。

预备自己

按照理想的程序，我们应当在想要怀孕的那次做爱前祷告，同时也应该预备心，使我们能真正愿意在那个时候有孩子。作父母的很少全然渴望将新生命带来这世上，通常他们都会多多少少经历一些过不去的想法，如：『我们有足够的钱再养另一个孩子吗？』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是这么说的：『我出生在经济大恐慌期，从那个时候起，我便恐慌至今。』（显然这句话也有点真理存在，因为那时的父母对于生孩子大都三心二意，难免影响腹中的胎儿。）作母亲的是否已准备好要承受害喜、无法预期的情绪起伏、生产的痛苦，以及担心孩子是否正常（特别是在她已快要超过适合怀孕的年龄时）？

以下是一位姊妹的见证，其中描述了她对怀孕的矛盾心理，及这种心理障碍所带来的伤害，并神最后如何医治她与神、与丈夫，以及与孩子间的关系。

整件事要回溯到越战时期，那时我先生极有可能被征调。他很害怕他会死在战场上，所以他希望我能怀孕好让他申请缓征。我很痛苦，因为我很爱他，希望能取悦他，同时又很想完成当护士的梦想。后来我真的怀孕了，但我感到非常矛盾，一点也不爱肚子里的孩子。最后，当我们的儿子约翰出生时，我们发现他是个残障儿，他有点智障，而且很难带。

而当我先生作完军队的体验之后，他却因为健康上的因素得到缓征。你可以想象我的愤怒与怨恨。我气神给了我这个重担却没有换来任何代价；我心中充满了自怜。于是这成为我们夫妻多年来不断争执的开端，我们之间的问题愈来愈尖锐，到最后只好找我们信任的一对夫妇法兰克和苏珊来协商。有一天，他们来家中晚餐，当法兰克见到约翰时，他忍不住流泪喊道：『这孩子真是个祝福！』我很惊讶：『祝福?』这小东西不知将怎样改变我的一生呢！不  过，慢慢地我开始看出约翰对我、对我们每一个人确实是个祝福。然而，我仍然持续地在许方面伤害他，而他对我的爱与接纳却一天比一天更加添……。

后来我参加了你们的聚会。有一次，在茱蒂分享之后，我请我的小组为我祷告，我经历了神的医治：我看见主耶稣从他心中取出一颗种子，捧在手中交给我。他的脸上充满了爱。那种子散发着光芒，我将它接过来，然后看到自己怀孕了。接着主耶稣和我一道散步，天使在我们周围歌唱，告诉约翰他们爱他。我请求主耶稣将我所不能给的赐给约翰。最后我看见自己在产房中，主正为我接生。他把我的儿子——我惟一、亲爱的儿子——交给我，我心中充满了爱将他抱在怀中。

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回家，约翰接的电话，他问我是不是快要回家了。我只能说：『我爱你，我等不及要回家了！』赞美主，他如此摸着我，且医治了我。』

这段真实的故事是个很美的例子，使我们知道神能挽救我们过去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能藉着和同伴分享心中的信仰、思想和感受来避免错误，岂不更好？ 我们必须尽可能分享我们的恐惧和期望，分享心中的光明面和黑暗面，然后针对心中的恐惧一同祷告，为彼此的重担给予支持和代祷。我们必须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孩子所需要的父母——无条件爱他们的父母。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腓三13）

无论是男是女，是天才是白痴，无论四肢健全或有点残障，我们都得欢迎这个新生命。对孩子而言，最残酷的事大概就是发现他在父母眼中根本是个错误，根本是他们不想要的(注8）。如果最了解他的爸爸和妈妈都不要他、不爱他，长大后又怎能相信还有人会真的爱他呢?他那小小的房屋乃是建立在浮动的沙地上头。我们能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便是无条件地期望他的存在。虽然我们的爱只能略微反映出神的爱，但别忘了，我们的爱也是神爱我们宝宝的管道之一。我们对生命的厌恶会使那管道阻塞不通，并进而拦阻了神的爱。

有时，过去的经历正是拦阻我们全心渴望有孩子的因素。举例来说，有的妇女可能会因为母亲曾描述生产是如何痛苦，以致害怕生孩子。或是因曾经流产而怕重蹈覆辙。当作妻子的有这些难以自抑的思想时(通常都不是她们本身的错误所造成），她要把这些想法和先生（或亲近的朋友）分享，请他为她的内在医治祷告，使她能预备好怀孕。若我们因著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欣赏生命的奇迹，不愿为另一个小生命能进到生命的光中而牺牲我们的舒适和睡眠，我们就必须祷告求神医治我们的思想。

如果真的在做爱前求神为我们选择适当的时机受孕，并且祝福我们的合一，我们将会惊叹于怀孕生产过程的神奇。当茱蒂因身体的变化而确知拉结（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出生）已在她体内孕育时，她很感动；第二天一早，想到神藉着我们彼此的爱而带来的这个小生命，我们为此感谢。怀大卫的时候（十九个月之后），她没有这么确定，但她在随后的几天已改变了她的饮食习惯，好使她的身体更合适于孕育一个新生命（注9）。

个人的内在医治

通常我们在看别人的问题时，往往会突然发觉自己所需要的医治。所以，在读这篇文章的同时，你可能也已发现了在父母怀你时便已失落的某些东西。根据英国心理学家法兰克·雷克（Frank Lake）博士的研究，病患对父母的感受有着极惊人的感知能力。通常他们都能生动地重现父母在怀孕期间彼此的关系。

或许你怀疑你父母在一起时有暴力的因素涉入；也许是淫欲——暴力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爱。或许你的母亲对性行为很冷淡，她只是出于责任感，很勉强地顺服你父亲的要求。也许你的父母是在未婚的情况下怀了你，你的到来是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也可能你的父母彼此非常相爱，但你来到的时候正是他们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各种不同的情况都会带来差错。    然而，不论出了什么差错，有个好消息就是：耶稣能医治你。如果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最起初便失落的，可以祷告求主耶稣让这些过去不再有伤害你的能力。

最近我们接到一位圣公会神职人员的见证，谈到神如何医治他从母腹中留下的伤害：『第一次交通之后的那个星期三，我照着你们所指示的，自己一个人出去走走。当我坐在走廊下的摇椅里摇动时，我感觉到一股很深的忧伤并且开始轻轻地哭着。那并不是我向来哭泣的方式，因此我知道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果然，我感觉到耶稣的同在，他对我说：『读以弗所书……。』

我发现自己一直被这样的字眼控告和指责：『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四1）我的眼睛扫过『虚浮的话』、『悖逆之子』、『暗昧无益的事』等话，直到我看到『不要醉酒』(弗五6—18）时，我突然停了下来。

『好几个月前我就开始不喝任何含酒精的饮料了，』我为自己辩护。耶稣对我说：『我并没有控告你什么事，控告你的是你自己！你认为我要你读这段经文是为责备你，事实却不然。那并不是我要对你作的事，乃是要你看我给你的应许；但你总是把我的应许转为对你的控告。我不是你的控告者。我爱你。』

此时我才真正哭了起来，主的友谊深深地感动我，我知道今后我将永不再把神摒弃在朋友圈以外了。

『你还记得在母腹里的情形吗？』他似乎迫不及待要更进一步。几个月前，神清楚让我明白父母当初并不想要我。因此，就当主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发现自己回到母亲的肚子里。主耶稣正在我里面帮助我回忆：那时哥哥才九个月大，母亲就怀了我。接着主带我经历下列这些事情：妈妈不敢告诉爸爸她怀孕了，因为他会非常生气。当她再也隐藏不住，不得不告诉爸爸时，爸爸气得打了她一巴掌。然后是许多关于怎会怀了我的可怕争执，爸和妈都不想要我。主耶稣也带我回想起母亲快要临盆时，爸爸气得往妈的肚子捶了一拳。我感受到了那一拳，及那一拳背后所传递的讯息：父亲宁愿我死在妈妈的肚子里。

耶稣说：『我要你出生，是我要你来到这世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深沉的忧伤，和主耶稣还要我的喜乐……。

如今，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自由,我已从我的人际和事业的内在矛盾中得著释放。过去，我一直不确定我还要活下去，所以也一直不想作好什么事。如今，在许多人的评估里，我是一位非常能干，并充满活力的人了。』

我还记得有位年轻的姊妹，她的自我形象非常糟糕，以至于她不停地吃来作为心理上的补偿。她的体重直线上升，造成她对自己的怨恨，而这种对自己的怨恨又使她吃个不停，她已经落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她的朋友为她祷告了好几次，想斩断这种吃的欲望，但是帮助都不大。后来，我在一次退修会中为小组祷告完之后，她看到一个异象。她看见神从许多精子当中引导其中一个到另一个特别的卵子那里，然后看到它们结合在一起。立时她就明白，  她成胎并不是一个错误，而是神所计划的。就在那同时，她被医治了。

有个迹象可使你知道是否在母腹中受过伤害，那就是看看你是否常重复作落入黑暗中的噩梦。在一次退修会中，两位素不相识的姊妹被安排在同一间寝室。她们两位都是私生女，她们的母亲也都放弃抚养她们，让她们由别人领养。她们在分享中发现对方都有落入黑暗中的噩梦，同时发现她们也有相同的过去。而她们两位在那次的退修会中都得著了医治。

如果你知道在你生命最起初的时刻便已失落了什么，可以求主改变这件事对你的影响力，使你的过去不再能伤害你。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所有生命的创造者，创造我的主！求回到我生命最起初的时刻。』然后求神将你从所有你成胎时或从你父母不良关系而来的伤害中释放出来。接下来，再求神：『你一直希望我能拥有爱和喜乐，求你赐下，充满在我成胎的那个时刻。我知道从创世之初你便以永远的爱来爱我，并计划我的一生。求让我在内心深处能明白这件事。让我知道你多么希望我能来到这个世界。用你的光和爱充满我心里那些黑暗的角落。将我从拒绝和不配的感受中释放出来。让我能超越怀疑的阴影，明白我是你的儿女。用我所失去的、渴望许久的父爱和母爱来充满我。让我开始有生命的那一刹那便充满你的爱与光。』

结论

如果你想要有个孩子，那么就开始为这个新生命预备自己。尽可能地让神的生命充满你，尽你们所能地彼此相爱。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让爱、喜乐与平安充满在你们中间，好叫将出世的宝宝能在生命的起头便明白他是你们所要的。他不会有落入黑暗中的噩梦，当他回忆时，不论回溯到多久以前，他所感受到的都是爱和光明。

在神没有任何的错误：每个孩子都是『众光之父』（参雅一l6）所计划的，即使他在人眼中看来是因意外或错误而来。

所以，在你怀孕以前便要开始祷告。每天祷告，使自己更靠近神，使夫妻间更亲近，为怀孕的最好时机祷告。然后，喜乐地期盼新生命的来到吧！

最后，当你一知道怀孕，不论是怀胎的第二天，或是在一个月后医生确定月经没来是怀孕的缘故，你都要开始为宝宝的生命和健康祷告。祷告求神(和你）的爱能浇灌在这宝宝的身上，使他来到这世上能觉得很自在、很受欢迎。祷告使他的发育能够很健全，并远离所有的疾病。求神能以这小生命所能接受的最大程度，来接受神的灵与神的生命。

『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题我的名。』（赛四十九l）

4 前三个月的祷告

法兰西斯

我们建议你一知道怀孕便开始规律地祷告，乍听之下，这似乎是个奇怪的建议。在我们现今的文化里，很多人都认为宝宝在受孕后的第一个月不过是一小块组织，根本称不上是个人。

然而，雷克博士在他临床的经验中发现，有一千两百位病人的人格异常和心理医生困扰都根源于在母腹里的前三个月。他相信，若作母亲的在发现怀孕时是充满了喜乐，胎儿也会有被承认、接纳和欢迎的感觉，并因此经历这喜乐。反之，如果母亲在发现怀孕的当时非常愁苦，胎儿则会被一种『苦毒的黑潮』所充满。如果母亲的拒绝太过强烈，胎儿甚至会有想死的欲望（注10）。很显然地，有些流产的情形是因为胎儿判定』这世界并不欢迎他而造成的。

有些（也许该说大部分）医学专家怀疑胎儿在这么早期怎可能记得或经验如此多的事情，但另外有一些医生（像雷克博士和维尼博士）则相信，即使在生命才刚开始的最早期，胎儿也能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去记忆和感觉。

数千年来，各种不同文化之下的母亲都曾感受过这点。举例来说，当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知道怀孕之后，前去拜访她的亲戚以利沙伯（路一39），这样的举动是每位生在那个时代的好犹太母亲都会作的事，她被期望离开家一段时间，并藉着诵读和默想经文来预备生产。马利亚那时代的人会将准妈妈送到亲戚家照顾，使她们脱离家务的重担，为生养孩子作准备。

当马利亚来到的时候，以利沙伯已有六个月的身孕，马利亚住了三个月，直到以利沙伯要生施洗约翰时才离开（路一56-57）。马利亚遵循了这个古犹太的智慧风俗，离开家一段时间，好在灵里预备自己。两千年前的母亲们便知道的智慧，我们至今才刚刚发现。

我们有一位医生朋友路易士·格林铎（Luis Galindo）博士，他最近几年都在服事穷人。前些日子我们刚和他交通过。他告诉我们，当他治疗到一些看来似乎特别喜乐并且不怕医生的宝宝时，他总会问宝宝的妈妈为何这孩子如此乖巧、满足。几乎所有的母亲都告诉他，她们在怀孕时便常常跟宝宝讲话、唱歌给宝宝听。格林铎博士从经验中发现，妈妈在孩子未出生前的爱，对这孩子未来的幸福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发现对准父母意味着什么呢？首先，祷告永远不嫌太早，即使母亲还没感觉到第一次的胎动。如果准爸爸和准妈妈一天能一起祷告一两次，对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宝宝未来的幸福都将有奇妙的助益。你们可以一起祷告、唱诗、读经，还可以按手在妈妈的肚子上，让你们的按手成为一个管道，使神和你们的爱能流到那小小的胎儿身上。

我们在孩子还在母腹时便将他们奉献给神；我们求神接纳他们成为自己的儿女，并保护他们免受一切的伤害。你们也可以这样作，并且尽早将你们的孩子献给神。这种祷告就好像意志的洗礼；毫无疑问地，神必能因此早在你的孩子出生前就收纳并祝福他（参加一6-16）。

你也可以找一本有图片、关于胎儿发展的书。然后按月为胎儿的每一部分——他的小耳朵、他的肺、他小小的手指和脚趾——能在神的计划中发展祷告。每天祷告神保守你的宝宝免受任何意外，能正常地发展。

决定宝宝出生以后是否幸福的关键在于父母对他的态度。为准妈妈预备一个安详、和谐的环境是准父母的首要之务。每天拨出半个钟头来祷告、唱诗给孩子听；或者，单单在主裏有一段安静、休息的时间。母亲的平静是宝宝所能感受的，而且，宝宝出生以后也能辨认曾在肚子里听到的音乐（注11）。

作爸爸的和作妈妈的都想要有孩子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持接纳态度的母亲所生下的孩子比持拒绝态度的母亲所生的孩子在情绪上和生理上都要健康得多。泽哈德·罗特曼（Gerhard Rottman）博士曾就母亲的态度对宝宝的影响作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把研究的结果分组四组（注12）：

一、理想型母亲——想要孩子的母亲。怀孕过程最没有困难，生产也最顺利，没有任何问题发生，生下的宝宝最健康。

二、与前者相反，毁灭型的母亲——不想要孩子母亲。

生产和怀孕过程困扰最多，情况最糟，生下早产、体重过轻、情绪困扰的孩子比例最高。

三、矛盾型母亲——外表看来似乎对怀孕很高兴，内心深处却另有隐情。生下的宝宝许多都有肠胃（Gastrointestinal）和行为上的困扰（俗称『腹痛儿』）。

四、冷漠型母亲——理智上认为自己不该有孩子（例如，不想要孩子，有了孩子便会影响工作），但潜意识里其实想要孩子。

她们的孩子通常有冷漠、迟钝的倾向。

以上及其他类似的研究告诉我们，母亲的爱和态度是何等的重要。作母亲的若有什么心结，她当祷告求神转变她的态度（最理想的是和丈夫一起祷告）。举例来说，若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那么在发现怀孕的惊喜或惊吓之后，就当培养一种积极的态度，欢迎孩子在体内存在，并欢迎他来到这世上。我们并不知道胎儿如何得知他们是被爱、被拒绝或两者之间，但是他们就是能够感受到母亲的心情，并且懂得那是什么（注 13）。

如果准妈妈的先生不愿意和她一起祷告，那么她可以找一位姊妹（亲近的朋友、辅导、牧长同工）一同祷告，求主耶稣医治她所有可能伤害到宝宝的态度。这些负面的态度可能不是她本身的错；她也许曾听自己的母亲将生产形容得非常痛苦；也许她前次的怀孕流产了。这些记忆自然会使她害怕和焦虑。如果这些焦虑日益增加，随着母亲的压力而产生的肾上腺素、荷尔蒙及酵素等都将经由脐带流进胎儿体内。即使宝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也跟着分担了母亲的压力。

莫尼卡·鲁克斯（Monika Lukesch）博士提到，母亲对未出生胎儿的态度，是影响宝宝情绪和生理成长的首要因素。充满爱心、成熟的母亲通常会生出有安全感、自信的孩子；而忧愁的、有压力的、矛盾的母亲却常生下焦虑、多疑、情绪脆弱的孩子（注14）。

重要性仅次于母亲态度的是作父亲的。如果他很爱他的太太，并且对她很忠诚，便能给太太在怀孕时极重要的安全感。此外，丹尼斯·史托德（Dennis Stott）博士认为：『不良的婚姻关系是造成在子宫里情绪或生理伤害的最主要因素。根据最近一项以一千三百位儿童及其家庭为对象的研究指出，身处不安定婚姻关系的妇女，比身处安定、成熟关系中的妇女多百分之三十七倍的可能生下心理或生理有缺陷的孩子。』(注15)

如果一起祷告的基督徒夫妇能从目前这种微少的数目，增长为成千上万，每日两次为他们未出生的孩子祷告，必将带来奇妙而温和的改变。夫妻之间彼此的爱将会增加，肚子里的孩子也会感受到这种爱的流通。所以，我鼓励你们为孩子的成长和健康祷告；祷告求神的爱现在就来充满你们的孩子。唱歌给你们的孩子听，弹奏优美的音乐，和他讲讲话。要知道你们的爱将带来极大的不同！

如果你怀这个孩子的心情非常矛盾，那么先试着和你的配偶谈谈这样的矛盾。如果需要的话，找一位基督徒的辅导。我们知道很多夫妇很难一同分享、祷告，但是，即使你不能和你的丈夫沟通，至少你还是可以找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来分担。

怀孕也有另一个正面的效果，能使我们有所反省，藉这事能显示出我们对物质的信赖是否远胜于信靠神，以神为乐。如果我们工作的升调、或购置新居的计划被怀孕打断，那么这正是个好机会让我们调整自己的优先次序，并学习信靠神。若你怀孕的矛盾心情来自恐惧，而你又无法控制这种恐惧，那么不妨找个人（最好是你的配偶）为你的内在医治祷告。夜宿能摸着那一切剥夺你自由、影响你生活的记忆。当然，这种祷告是和为婴儿祷告不同的。

若要为内在得医治祷告，理想的情况应是和你的配偶选定一段特别的时间(譬如周末下午)，并分别出来，然后彼此分享对生这个孩子的想法、盼望和恐惧。那些可能会影响你顺利怀孕的负面、痛苦的感受都要分享出来。接着彼此为对方祷告，祝福并肯定你在对方身上所看到的美善特质，并医治可能伤害孩子的负面态度。我们发现要和自己的另一半有深入的分享和祷告十分困难，我们实在是需要约定一个时间才能不被打扰；我们常让时间随意流逝，或让我们的时间被一些立即的需要，如家里的琐事所吞噬，而因此错过真正重要的事。有句智慧的属灵谚语说到，我们常被紧急的事吸引，以致我们从未处理真正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分别时间给主，婚姻关系才会增长，对肚子里小宝宝的爱也才会与日俱增。

当我们迫切想要某种性别的孩子而拒绝另一种性别时，我们特别需要为这件事悔改且改变态度。若我们发现生下的宝宝是男孩（或女孩）时非常失望，我们的失望将永远影响这个小孩。特别是父亲，他们通常较想要小男孩。当孩子发现他是个『错误』的性别时，这件事可能会毁掉他。我曾经跟许多寻求医治的人谈过，其中包括几位亲近的朋友，他们由出生至今一直有被拒绝的感受，只因他们在父母的眼中是错误的性别。因为他们无法改变性别来取悦父母，使得他们陷入绝望的情况当中；挥之不去的否定感紧紧地跟随他们。所以，不论是男是女，准备欢喜快乐地迎接你的孩子吧！如果我们拒绝孩子只因他是儿子或女儿，那么问题时在我们身上而非孩子身上；排斥某种性别的态度需要被医治。

茱蒂曾在以特会中辅导过一位姊妹。这位姊妹来找她是因为她的孩子不肯进食，并且愈来愈衰弱。医生从医学的角度在她宝宝身上找不出任何问题，她非常绝望。这种事是第二次发生在她身上，所以她加倍地感到困扰：她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曾绝句进食，而他和老二都是男孩。医生同样也查不出任何问题，最后那婴孩死了。现在，一模一样的情况又要发生了。

经过一番祷告和辅导之后，这位姊妹告诉茱蒂，她曾经遭到父亲的虐待，所以她恨所有的男人。显然她也怨恨自己怀了男孩，因为他们将像他爸爸、先生一样成为男人，她不愿再为这世上增加更多的男人。她承认她喂奶时从不抱着宝宝，只肯用手撑着奶瓶。孩子感觉到母亲的拒绝，他便也拒绝那奶瓶。医生称这种案例为衰弱症（Marasmus）。这则故事最后是以喜剧收场，茱蒂要求这位姊妹饶恕她的父亲，她照做了。然后茱蒂为她祷告，求父神作她的父亲，弥补她在和地上父亲的关系中所失落的一切。这位姊妹强烈地经历了神的同在，并且因此得着医治。这一切使得她对小宝宝的态度完全改变。她开始唱歌给宝宝听，并能抱起宝宝搂抱一番；而这宝宝也开始吃奶，体重逐渐增加。如今，那位姊妹已有一位健康的儿子！

医治你的过去

书中我们希望能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较正面的事上，让作父母的人能明白：真实地爱神，真是地彼此相爱，并爱那因他们在爱里合一而带来的新生命，是多么地美好。我们最诚挚的心愿是鼓励夫妻彼此代祷，也为开始在妈妈肚子里成长的胎儿祷告(注16)。

然后，就像医学必须处理许多疾病一样，医治的祷告也必须正视我们里面那些负面的、需要医治的罪恶和疾病，到目前为止，相信你巳发现在你生命深处有哪些需要医治的部分。若真如雷克博士所述，较严重的心理困扰大多起因于在子宫里的头三个月，那么我们便需要主耶稣的能力领我们回到生命的开端，医治我们最深处的伤害。他相信生命中的一些痛苦，正是我们在子宫里头几个星期所遇到的危机之再版，他也相信母亲所遭受的重大压力会在胎儿身上留下痕迹（注17）。

在此，我们将讨论一些雷克博士的主张：在头三个月内，胎儿便能感受到母亲的拒绝并因此而感到痛苦。（对大多数未曾经此痛苦的人，我们献上感谢。）雷克用『折磨』（Affliction）这个字眼来形容此痛苦，他说，有这种痛苦的人长大后会在生理上受到影响；例如，他曾胃部紧缩，双肩紧绷而驼背。有时，这种痛苦会成为结肠炎的起因。通常这样的人常感觉肚脐附近疼痛，因为肚脐与脐带相连，使人觉得那里是那股『黑潮』的入口（注18）。

承受过这种痛苦的人其内心深处常会觉得自己无用；他们通常会拒绝别人所提供的帮助，并有强烈的求死欲望。他们对自己的存在怀有很深的罪恶感（犯罪的人所感受的罪恶感往往比那些清白的人来的少）。他们常觉得神离他们很远，有的人甚至常觉得神在定他得罪。有时他们乃是反射他们母亲的自责，这自责是因她当年未婚遭强暴或被迫乱伦而产生的被贬低之感。胎儿多少都能感受到并将这种反感转移到自己身上。当他长大后，别人看他时，他很可能会把目光移开，因为他总觉得：『人们能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有多糟糕！』而此种自我怨恨也会在长大以后影响他的皮肤（长湿疹，注19），或转移到性方面，使他觉得很邪恶。雷克博士谈到这些憎恨自我的孩子时，如此说道：『这胎儿有祸了，因为注定要在如此悲惨之地。』（注20）

要写这些痛苦的事对我们而言实在很团难；若不是想到再悲惨的情形耶稣都能医治，否则真是令人难以承受。了解某些朋友所承受的痛苦，真会使我们这些胎儿和童年充满欢笑与喜乐的人感到肃然。那些没有困扰的人常这么说：『那些无精打采的朋友若能振作起来，多想些开心的事并且赞美神，他们就会没事了。』是的，有的事情确实可以藉着神的帮助下决心或忍耐，就能使事情好转。但疾病的本质（如酗酒），却不是我们所能处理的；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和医治。那些在情绪上生病的人深深经历保罗的困境：『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罗七15）

大多数人确实是需要操练自律，但我们生命里那些最深得伤痕，却必须倚靠主耶稣的医治大能。孙凤（Agnes Sanford）女士是位献身的基督徒，也是位师母，她经历了七年的心理沮丧，才发现耶稣能医治她：『这些方式和那些不明究里的人随意给的建议完全相反。他们总是说：『嘿，一切都会好转的，你只要作你自己就是了。』他们难以想象超过这话所能解决的情况；好像每个人只要下决心作自己便能做成似的！人没有办法单靠意志力来控制内心深处的情绪。这种说法就如同对一个断了两条腿的人说：『嘿，一切都会好转的，你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到街上快快走一圈。』一样地蠢。心理沮丧的人通常都禁止自己抱怨；他们置身于长期且严格的自我控制之下，以至他们的精力都被这样的努力所耗损。建议他们再接再励是没有用的。』（注21）

当然，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不曾经历像雷克博士所描述的『折磨』，但如果我们的母亲在怀孕时承受很大的压力，或是内心焦虑、心情矛盾，即使我们今天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仍会受到影响。我们党如何祷告求主耶稣使我们从这种压力和焦虑中释放出来呢？

首先，我们必须声明，绝对没有哪一种方式的祷告是适用每种情况。我们得医治乃在乎主耶稣的大能，而不是某种特殊的技巧。了解这一点，以下将提供一些祷告时可遵循的建议（而非规定）：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祷告，但若有别人与你一同祷告似乎更有帮助。我们总是被自己的困扰层层包围，以致很难从正面的角度去倾听主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与一位爱我们、怜悯我们，却又能保持客观的人一起祷告。最理想的选择便是我们的丈夫或妻子。但对于那些很难跟配偶一起祷告的人，他们可以找属灵同伴一起祷告。如果内心的伤害相当严重，相信祷告有医治功效的基督徒辅导（这样的人愈来愈多了）将是最佳、有时也是必须的选择。

无论是谁与你一同祷告，都当认真寻求神引导如何与你祷告。你们最好选择一处安静、舒适的地方；哭泣常随着这种医治的祷告而来，所以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好让你想哭的时候可以尽情哭泣。（你也要准许自己哭泣。）然后，求主耶稣（或父神）回到那仍活在你里头的小婴孩，求主医治那些伤口。在我的经验里，许多时候那些被医治的人都会在灵里看见主耶稣正抚摸那小婴孩，或是将他抱在受里（就像一座闻名的雕像，一个小孩如身卧摇篮般躺在神巨大的手掌中）。你会感到过去的痛苦正渐渐干涸，泪水将随着苦毒和拒绝的离开而停止（注22）。我们发现，此时若用我们的臂膀环绕被医治的人，会很有助益。（譬如一个小组或一对夫妇在服事这人，或丈夫与妻子一起祷告的情况。）如果你对怎样作内在医治的祷告不太有把握，也许可以找一些最近出版、关于医治的好书；它们将提供你一些实用的方法，使你知道如何为何还存在你里面的那个小婴孩祷告，并使你从生命最起初便存在你里面的惧怕中得释放（注23）。

当我们祷告时，神通常会直接对那个被医治的人说类似这样的话：『你是我所爱的女儿，我爱你，永不丢弃你。我将拿走你一切的痛苦，以喜乐来代替。』

以下是关于神医治了一位『矛盾型母亲』及他儿子的见证：『法兰西斯，还记得昨晚你为他们祷告的一对母子吧？我就是那位母亲，我的孩子叫约瑟。过去我从来不曾让我的孩子参加医治聚会，我觉得这种聚会可能会吓到他们，或是怕他们打扰聚会。但是，当我看着许多的孩子被祷告时，主告诉我，我得把约瑟带来。我被这个呼召深深地催逼，以致冒雨跑过山腰，一直跑到我们住的小屋，当时我先生正要带他上床睡觉。我把他接过来，他一点也没有挣扎或哭喊。他一直都是个可爱、惹人怜，也很信任别人的孩子。从来法兰西斯为我们祷告，我们都在圣灵的运行中倒下来。我确定那绝对是神的作为——有哪个心智正常的妈妈会抱着四十二磅的孩子往后倒（注24）！他实在是宝贵；在我站起来以前他便挑起来，问我：『妈咪，你为什么躺在地板上睡觉？』

约瑟是我第三个儿子。他只比老二哈利小十三个月。当哈利还需要人带、还要喂奶时，我怀孕了；因此我很难接受在我里面还有另一个生命等着我去养育。对那次的怀孕，我的心情有点矛盾，甚至有点愤怒，只因为时间不对，在那次怀孕的整整九个月里，我都严重地害喜，而同时我得去爱另外两个孩子，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当约瑟在我肚子里渐渐长大，我爱他和接纳他的心也愈来愈多。他出生后，我明白他真是神给我们的奇妙祝福。

但是，神在昨晚仍然决定要医治他在我腹中的那段日子，神同时在我俩身上动工，因此我毫不怀疑地相信，当约瑟二十岁时，他不必处理被否定的感受，因为神在他三岁时已经医治了他。神在昨晚使我和约瑟之间有真实的和好。我抱着他摇了好几个钟头，跟他讲了许多你会讲给肚子里未出生的宝宝听的话。那真是个蒙主带领的圣洁时刻。』

5 从负面的权势中得释放

法兰西斯

我们都很希望为未出生孩子的祷告充满生命、期待和喜乐。然而，依我们对灵界的了解，我们知道在怀孕过程中有时必须为一些由祖先遗传下来，可能带来伤害的灵里的负面势力祷告，好让我们的宝宝能从中得释放。虽然，大部分的孩子都不需要这样的释放，但在我们的经验里，有些孩子确实从祖先那里受到灵里有害的影响。如果你认为这样的释放有必要的话，那么最适合祷告的时间应该是在怀孕的第一阶段，或是刚过三个月；因为我们若没有在生命的早期便处理掉这些问题，以后还是要面对这些有害的影响。最近我听叶光明(Derek Prince)博士提到，在他为人作医治祷告时，每四个成人中就有一位在得医治前，必须先从家族的诅咒中释放出来。

所以，以下我们要分享来自祖先、可能造成困扰的三个范畴，以便你能在怀孕时针对特别的某一点祷告，而且愈早愈好。

一、首先，若在你的家族中有很容易得某种疾病的遗传性倾向，不论是生理的或灵里的，都可以求主耶稣将你的孩子从这种向里释放出来。举例来说，在我的祖先中，酒精中毒者为数不少，所以茱蒂和我就祷告求主打破这样的捆绑。如果你的家族有链状细胞贫血症(sickle—cell anemia)、心脏病等的倾向，何不在你宝宝生命的开端便为他祷告，使他得以释放？像在茱蒂的家族中，就有许多人有很严重的呼吸器官的毛病、因此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使他能免于这种疾病。

为你孩子作释放的祷告，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命令式的祷告。或许你可以这样祷告：『主耶稣，你知道我的家族中有(说出疾病的名称)的倾向，奉你的名求你断开着疾病的权势并释放我们的孩子。藉着圣灵的宝剑，让我们的孩子从任何(再次说出疾病的名称)的软弱或倾向中释放出来！不论是灵里或身体方面，让我们的孩子从存在这软弱的每一层面得释放。若着软弱是由于撒旦的权势，我们奉你的名捆绑恶者的权势。疾病（或瘾癖）的灵，我们现在吩咐你离开我们的孩子，去到耶稣那里，让他按着他的心意处置你。主耶稣，求你现在就将你的健康、爱和能力充满在我们的孩子里面，代替以前可能存在他里面的软弱。谢谢你作成这样的事。』

二、第二负担的势力是属灵上的，并且是来自恶者的。通常起因于我们的亲戚或祖先曾参与邪术活动，特别是他们曾扮演灵媒的角色或曾使用过魔法，其影响更甚。后代的子孙不一定会被祖先所参与过的超自然活动所影响，但涉入邪术通常都会为后代子孙带来不幸和伤害。如果你怀疑你的家族曾涉及邪术或魔法，那么首先你应当宣告弃绝这样的涉入，然后祷告求主释放你的家人和孩子，使他们不被这可能由前几代遗传而来的恶者势力所影响；及与他的合一中，藉着耶稣基督将你的孩子献给神。（若你知道你的祖先曾很严重地参与邪术或魔法，首先要作的当然是先为自己能从中得释放祷告。注25）有一次当茱蒂在耶路撒冷主持一场祷告会时，出乎意料之外，洛夫·柯伊（Ralph Vankoey）牧师反倒花了八个钟头为她作释放祷告；原因是她祖先曾在她灵里留下一些有害的影响。

三、此外，有些家族曾被人以某种方式诅咒。在大部分的观念里(至少在美国)，似乎只有在中世纪才可能有诅咒这回事。然而我们有时还是会发现某个人或某个家族落在诅咒之中，在巫术盛行的地方尤是如此。在大多数欧洲以外的文化里，人们乃是理所当然地相信诅咒的能力；譬如在奈及利亚，有很多人来找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由巫医放在他们身上的诅咒中得释放。不过，我也在我们的国家里发现过诅咒的势力，这通常要追溯到一、两代以前，是针对整个家族的诅咒。当我们为一些确实曾被诅咒的人祷告并斩断这个诅咒之后，他们的光景往往会疾遽好转。当一个家族一直被所谓的『霉运』搅扰时，如无法解释的疾病、自杀、严重的意外等，那么这个家族可能就需要从某种压力或诅咒中得释放(注26)。

若你怀疑曾有这样的事发生在你的家族中，那么你不妨找有属灵权柄的人(相信诅咒的权势之神职人员)为你和你未出生的孩子祷告。如果你不认识这样的人，那么你们夫妇可以一同祷告，求主释放你、你的家族，并你未出生的孩子，使之免于祖先遗传的有害影响(注27)。

若你不确定是否需要任何释放的祷告，可以作个假设式的祷告：『如果我的家族中有任何成员曾涉及邪术，我奉耶稣的名斩断一切的影响……。』

这种预防性的祷告通常只需要一次就够了；随后又可以恢复到正面、喜乐，及充满希望的祷告。大部分的夫妇都不需用到这方面的释放祷告；他们可以毫无忧虑并喜乐地祷告，并为那正悄悄在母腹中成长的生之奇迹与创造之美而感谢神。

6 第四到第六个月

法兰西斯

在你怀孕的第四到第六个月，可以藉着祷告继续你前三个月所开始的一些事情。但在这时期的祷告有两个特别目的：

1、 胜过沮丧。

2、 胜过生活中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

祷告对沮丧和焦虑是有效率的解毒剂。但是，惟有母亲的爱才是宝宝所能拥有最有力的保护，是他能面对沮丧和过度的压力（注28）。最要紧的不是你生活里可能经历什么外来压力，而是你对怀着个孩子的感受如何。既然宝宝现在已经能接收到你的感受，那么你所能给他最好的保护，就是你心中强烈要他存在的渴望；而你和宝宝可能面对的最大压力，便是你对这次怀孕和对这个宝宝的排斥。对于作母亲的是如此，对父亲也是一样。父母对生命的爱与接纳，会是宝宝将来能热爱生命并感受到被爱的最佳保证。

爸爸的爱像一层保护膜一样,包裹在妈妈对宝宝之爱的外头,环绕着他的妻子及妻子体内的宝宝。妈妈不止用她的体温来包裹孩子，也用爱的温度来包裹；而同时,也被丈夫爱的膀臂所围绕。这个美丽的比喻正是先生和太太一同彼此代祷并为孩子祷告时的最大写照。

宝宝的人格这时候正逐渐成形：也许他正逐渐形成开朗、自信、对人和生命开放的人格。重要的是，他正承受着神——这位美善和生命的创造者的祝福。在第四到第六个月，你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有意识；到第六个月，他已经能很敏锐地辨别你的感受和态度了(注29)。你的爱(或拒绝)在早期的时候便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影响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能感受到你的爱与接纳，并在你子宫所提供的安全感中平静地成长。作为基督徒，当你明白你所经历到的仁爱、喜乐、和平(圣灵的果子)也会摸着你的孩子，并在他里面产生相同的仁爱、喜乐、和平，这是令人深受激励的。

没有人确实知道那小小的胎儿怎样去接收你的感受。是因为你快乐或沮丧、焦虑时所分泌的荷尔蒙，经由脐带流到孩子身上而使他有所反应？或是其他不可知的原因（也许小宝宝是在灵里倾听、回应）？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既然有这么多证据证明这阶段的胎儿对你正、负面的感受会有反应，因此你必须提供一个正面的情绪背景给他，就像你为了供应他最好的生理环境而注意饮食、戒烟，并避免过度饮酒一样的重要。

当然母亲无法避免一切的忧愁与压力。生活中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也是神所赐的，以促使你行动。当若忧愁转变成沮丧，短暂的紧张变成长久的忧虑，这些情绪就会伤害你的孩子。

沮丧

长期的忧郁称为沮丧，它能使每件事都黯淡无光，并把它的阴影扩散到我们的生活中。阳光变得幽暗，乌云似乎永不会散去。孙凤在她的名著『圣灵的医治恩赐』（Healing Gift of the Spirit，注30）中，曾提到她如何被深沉的沮丧煎熬了七年，并提到耶稣如何带领她脱离那光景。如果怀孕的母亲有沮丧的倾向，这将会影响她的孩子；事实上，治疗胎儿的沮丧已成为精神病学的首要之务（注31）。由于母体中荷尔蒙变化而造成孕期中常有的情绪变化，又使这种忧愁倾向更加严重。所以，有些母亲的心理上特别容易落入沮丧的陷阱。

以外在因素而言，造成沮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经历重大的打击。举例来说，当孕妇的父亲或母亲去世，或是她的丈夫失业，这类失落都很容易使她陷入沮丧，并进而影响她的怀孕。然而，一旦警觉到这种现象，她可以对造成沮丧的原因采取下列行动：

1、 和她所信任的人分享她的感受。

2、 祷告，求耶稣完全医治这沮丧。

或是求主帮助她，与她一同背起这十字架，使她不致单独承担她的忧郁。当母亲确实经历重大的打击时，譬如死亡或离婚，她很自然地会有退缩的倾向；同时她对孩子的爱也会减少；因为她的心思被分散了。她的失落或沮丧会带来长期影响，她的孩子可能会变得有点冷漠或对人漠不关心，正如沮丧的成人所表现的一样。

压力与焦虑

同理，母亲不当的焦虑也会影响胎儿；如果她焦虑过度，她的宝宝以后可能会有腹痛、胃痛、过分好动，或是体重过轻。生活中有压力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长期持续，并且影响到母亲个人时，就成为有害的。很显然地，我们能够承受很多来自环境的压力，可是一旦我们和所爱之人的关系崩溃时，压力便极其危险。维尼博士曾引用一个芬兰研究报告说，心理的失调，尤其是精神分裂，在遗腹子的身上较常发生。那些准妈妈们所经历到失去丈夫的重大压力似乎能影响她腹中的胎儿。爱与和平能生出更多的爱与和平；焦虑造成更多的焦虑，仇恨则带来仇恨。我曾为一位姊妹祷告，帮助她从自称『憎恨男人』的灵里释放出来。这位姊妹的母亲是个妓女，因此她的母亲强烈地憎恨男人，最后她的母亲甚至被邪灵的势力所影响，而这势力也传到她女儿身上。很显然这个憎恨的灵在孩子出生前便转移。当耶稣强调要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时，他乃是要扭转从起初便辖制人类的仇恨所带来的恶性循环。

雷克博士就母亲的压力如何影响孩子出生以后的生命，举了一个明显的例子：

『应当鼓励准妈妈们，固然产后九个月要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以便专心哺育孩子；同样地，怀孕时的九个月也要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

有一次我到一个团体演讲，那个团体里有一位有三个女儿的美国母亲。几个小时后她很兴奋地来找我说，我所讲的话释放了她第二个女儿行为独特的原因，而她班上其他许多女孩也和她女儿有几乎完全相同的行为。有好几次她们都突然集体哭泣。她们不只是难过，而像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使她们被一种强烈的羞耻及罪恶感所笼罩。究竟是什么在压制她们，或是她们为何这么作，其本人以及她们的父母都不知道。比她高年级的姊妹及同学都没有这样的倾向，跟她同校比她低年级的妹妹和妹妹的朋友也不会如此。他们曾怀疑是不是集体歇斯底里，然而看起来偏偏又很不像。那位母亲得到的启示是：『我想到那正是我在一九六三年，当甘遒迪总统遇刺时的感觉、表现。那时也是我怀老二的初期，其他女孩那时应该也都正在妈妈的肚子里。她们的行为和我当时的反应一模一样。有好几个礼拜我们都有突然哭泣的倾向，只因总统被刺杀的感受还在我们心里。整件事第一次对我显得别具意义。』』（注32）

以科学观点来看，这样一个单纯的例子实在不能证明什么，然而它确实和我们多年来为人们祷告汇集而得的例证相吻合；神将人的灵造作得如此精细，而我们对其他人的影响（不论好或坏）是如此地敏锐，真是令人惊叹不已。难怪耶稣最大的命令式要我们彼此相爱，尤其是对小孩子。

对压力的感受力另有一明显例证，那便是当胎儿因堕胎而面临生命危险时，显然他自己是知道这一点的。稍后在讨论流产及堕胎的附录里我们会再多谈一点，这里我们只看一下雷克博士的观察：他相信胎儿在十一周时便已经知道他是否身处危险之中了。

若有些人的母亲会尝试堕胎或堕胎失败，他们在回想在母腹中的第十一周时，会再次经验那过程；由此得知，十一周大的胎儿，除了器官的基本发育已完成外，他也知道自己的存在被人所憎恶，并因此而身处危险。他们充满惊吓、恐惧地回想起自己几乎要被谋杀的情形（注33）。

精神病学家汤姆士·维尼研究他自己的病人发现，有百分之六十六的病患表示，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时承受重大的压力（注34）。

由上而得的结论是：准妈妈们应当遵循犹太妇女的古老风俗，受到特别的照顾，以避免不必要的焦虑和压力。丈夫对妻子的肯定和爱能帮很大的忙，当害喜和情绪周期可能影响妻子时，他更是要支持妻子。丈夫本来就应当对妻子忠诚，这段时期更应如此。

不论我们多努力保守自己，我们发现人类是在是活在一种脆弱的情况里，我们的生活里可能有一些悲剧和压力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或许你的母亲发现她得了癌症、你最要好的朋友的先生有外遇，你丈夫在—场意外事故中受到严重伤害，甚或总统大人很悲惨地被射杀身亡。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所无法逃避的。但是，作为基督徒，你在耶稣医治的爱里能得着特别的帮助。如果一切无虞，可以祷告求主继续保护你；我很坚决地相信，我们这个家庭得以幸免于几次的意外事件，乃因我们每天早晨祷告神以他保护的盾牌环绕我们。如果悲剧已经发生，你不妨祷告求神使你从压制你的压力和忧愁中得医治，好叫整件事情变得可以忍受并不致影响你的孩子。别让忧愁发展成是长期的沮丧，也不要让你的压力成为长久的焦虑。

我们再次鼓励作母亲的要为她未出生的孩子祷告、对他讲话、唱歌给他听，往后几个月每当宝宝在腹中依偎在妈妈手掌心时，仍要这么作。她可以用她的爱漫过孩子，欢迎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目前暂时局限于她心窝下方那块小地方)。

如果丈夫和妻子一天当中能一同祷告几次，是最理想的。作妻子的一旦发现有什么事不对劲，或是自己正严重地陷在沮丧中或承受过度的压力时，便可以请丈夫(或是亲近的朋友)和她一起祷告，使她能从过度的沮丧或恐惧中释放出来。

也许，当你读本章的时候，你已经怀疑老是笼罩着你的忧郁可追溯到你母亲怀你时所遇到的失落。或者，你认出了使你不停忧虑的根源，是因你母亲怀你时受到强大压力的折磨。要是如此，你就能从那沮丧或忧虑中得自由。找一位敏锐于圣灵工作的牧师或朋友，请他与你一起祷告，求神医治那仍在你里面哭泣，等候被捧起来，并得到安慰的小孩（注35）。

如果没有朋友可以一起祷告，你就自己来到耶稣跟前，试着倾听他给你的启示。我们发现，大部分早期生命的医治祷告都与触摸有关，因为，触摸（不是说话）正是孩子能接受的方式。通常，耶稣似乎就出现在眼前，把正在哭泣的孩子抱在怀中，直到那抽泣停止，转为深深的平安。

你可以很简单的祷告。例如，一开始，你就把自己放在耶稣面前。在想象中尽量去看到他，和他说话。我常感到惊讶，他竟如此真实来到人面前。并非由于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这纯粹是恩赐；确实是耶稣在掌管祷告者。如果这种情形真发生在你身上，要为此感恩；只要耶稣亲自掌管祷告的时刻，你就会得着医治（即使是宿疾都能医治）。

如果你正如此祷告，那么就求他带你回到还在母腹中的日子。求他医治受忧伤和恐惧影响的你和你的母亲。我常感觉神引导我去求耶稣触摸那小胎儿，握住他的双手，直到所有的恐惧和忧虑都排除掉为止。你可以用很多种方式祷告，但请试着跟随圣灵而行，以便你的祷告能特别配合你的景况。以下是一个关于神掌管并带领医治祷告的例子。那是我们为一位母亲祷告时发生的；她是为养女。她觉得很受排斥，以至无法相信神爱她。她的问题部分是家庭性的，因此我们为她祷告，使她从那长期压制她的邪灵势力中得释放。以下是祷告的过程：

『我正前方出现马槽的景象。我看不见那婴孩耶稣，他只是马棚里的一道亮光……然后在耶稣里的那道亮光倾泻在我身上……。我感觉得着了新的生命，就好像刚出生一样。我是新人了！我得着医治了！我心中充满了对父神的爱。

接下来我看见仿佛一座金色的门在前面升起。后来魔鬼企图冲过来再进到我里面，但它们无法进入这道门。

我忍不住大哭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哭，最后，在神里面得着平安。我的生命改变了。』

诚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她，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赛六十六12-13）

7 第七到第九个月

茱蒂

到了第七个月，宝宝很明显地已经是个敏锐、灵活、有反应的生命。你开始感觉到胎动，有时宝宝静静地睡着，有时则非常好动。而胎儿在生理成长的同时，她的心理和情绪也都在发展。某些科学家信守多年的『白纸』理论（宣称我们是像白纸一样来到这世界），在最近几年开始受到挑战。科学家如今相信，母腹里的环境确实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响我们，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式。前一阵子，我们都还很难找到对这个新领域十分感兴趣的学者；但现在有愈来愈多的执著医生致力于胎儿出生前后的心理研究。研究这一门心理学者认为，出生不过是胎儿生理和心理的延续，胎儿身心的发展应始于受孕，并一直延续到出生以后。许多的发现使他们愈来愈相信，胎儿对她周围的环境，无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有很清楚的知觉，在这第七到第九个月的阶段更是如此。研究报告指出，胎儿在子宫里第二十八周的时候，已有相当于清醒、睡眠、作梦等知觉反应了。此外，宝宝的双耳此时已听得见，我们相信她已开始学习。她不止能听见你的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声音，听得见你的呼吸、你那有节奏的心跳，她还能听见你的声音，及较不清楚的爸爸的声音。ABC电视网『早安美国』的主持人琼安·蓝登(Joan Lunden)曾分享发生在她女儿身上与此有关的经验：

『当她还在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并没念书或特别放什么音乐给她听，倒是我丈夫麦可会对着我的肚子说话。他会说：『嗨!这是爸爸在说话。』然后哼一段音谐。每一次他都这么作。小嘉美出生以后，一直哭个不停。当麦可把她抱过去，对她说：『嗨!这是爸爸在说话。』然后哼一段音谐。嘉美就会盯着爸爸瞧，并停止哭泣。』（注36）

其他对胎儿学习的对照研究也指出，小婴儿在出生时对母亲的声音有强烈的喜好；同时，她们很喜欢曾在肚子里听过的故事。

对这段时间的另一证明来自卡利尼（F.Rene Van de Carr）博士，他在加州的海沃德（Hayward）开创了一所独特的胎教大学。在那里，他教导准父母和他们未出生的孩子沟通。卡博士相信，在胎儿五个月大的时候，可以藉着一天两次吸引胎儿注意的『踢动游戏』来引导胎儿的知觉。当胎儿一在肚子里踢动，父母就轻拍她踢动的那个点，然后等她再次踢动。『当你停顿一到两分钟之后，』卡博士说：『胎儿便会再次踢动。你再轻拍，然后停顿；胎儿在等了一会儿之后，会再踢动。如果你轻拍别的地方，胎儿也会准确地移到那个地方踢动她的小腿。』进行踢动游戏之后两个月，宝宝回应的方式已经建立，卡博士便加上六个重要动作：拍、揉、挤、摇、抚、敲。同时，他要这些父母和宝宝说话，并唱歌给宝宝听——每次都唱同一首安抚性质的歌曲。胎教大学针对一百五十名母亲所作的研究指出，这些宝宝们都有较早开始发声，较早学会说话，并较早使用复杂字的倾向（注37）。这些妈妈们也说，她们的孩子比较不会恐惧，注意力较集中，反应快而且很好带。另一个针对五百名上过此课程的父母所生的宝宝而作的跟进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他们『身心的发展都增强了，使得他们的生产过程较容易，较早说话，生理反应灵敏，并拥有健康的亲子关系』（注38）。

另一个和胎儿学习有关的研究是由苏瑟迪克夫妇（Joseph and Jitsuko Susedik）所发展的苏氏方法（Susedik Method）。当苏瑟五岁大的时候，他的波兰籍祖母告诉他一个波兰习俗，怀孕的母亲在待产时常坐在摇椅上把家族的历史唱给肚子里的小宝宝听。当苏氏夫妇在怀他们那四个女儿的期间，他们都在第五个月时便开始教导肚子里的孩子，并且在出生后继续他们的课程。『大女儿苏珊今年十四岁，已是大学高年级的学生，她五岁时便进入高中就学。』约翰·葛洛斯曼（John Grossman）的报导中这样写道：『她的智商在二百三十五以上，三个妹妹的智商也都超过一百五十。』（注39）

目前，研究胎儿的现代科技正在查证这种学习如何发生。维尼博士提出下列报告：『身兼国家卫生机构脑部研究科的主任、脑部研究期刊编辑，及爱因斯坦医学院教授的多明尼克·波普拉（Dominick Purpura）博士认为，胎儿的知觉开始于第二十八到三十二周之间。他并强调，胎儿的神经回路在此时的发展已和新生儿一样了。』

维尼博士并说到，胎儿经由感官对环境有所反应，这表示她已有学习大先决条件（注40）。

这些学者的结论告诉我们，你的宝宝虽然力量有限，但却具有相当的生命形态了；虽然专家对知觉开始于何时仍争辩不休，但他们都相信宝宝此时已有感觉、会反应，也会学习。你可以选择喜爱的方式和宝宝沟通——这是你的选择；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让她知道，她是你所爱、你所期待的生命。

胎内亲子关系

你对这新生命的肯定，对她的发展极其重要。相反地，你的拒绝感会被你的宝宝所接收，并造成产前、产后种种困难。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姑且称他彼得，他私下来找我帮忙，那时他二十几岁。从他十七岁起便有自我认知的困难，他是一位敏锐、温和、聪明的年轻人，并且是个委身的基督徒。从外表看来，他似乎一切都很好，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是深受困扰。许多人也是如此，看来都是些很快活的好人，却因着生命中早期的某些经验，使他们不断有被拒绝的感受。随着我们协谈的进行，彼得内心中那股被拒绝的感受（虽然到十七岁才开始出现），愈发显明是根源于生命中得最早期。当我们一起祷告时，主似乎将我们祷告的焦点集中于彼得出生以前。当我带领彼得祷告，求主耶稣以他的爱环绕还在子宫里的彼得，他突然出乎意料之外地说道：『我不要出来！我不要被生下来，他们不要我。』他变得沮丧且害怕，而且那种惧怕似乎大到影响到他求生的意志。圣灵把他被他父母拒绝的记忆显明出来，随后主也医治了那段痛苦的记忆。彼得的妈妈怀他时，夫妇两人年纪都很大了，其他的孩子也都已长大，所以彼得的来到是个不受欢迎的意外。虽然他的父母都是很好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在心理上作好准备，他们不想要另一个新生儿。彼得虽然还在母腹里，都已感受到这股拒绝，以致他很害怕被生出来。母亲轻微的压力并不会影响胎儿，但过度或长期的压力便很危险。焦虑及压力下产生的荷尔蒙，随着被弃绝的感受，经由脐带进入胎儿的血液中。身心两方面同时而来的负面影响，对肚子里的宝宝来讲，实在是无法应对。在彼得的例子里，他母亲那微弱的爱无法给他足够坚固的自我意识，或是生存意志。结果这些早期的惧怕和不安全感以后就会爆发而形成某种偏执。

这些年来，我曾为一些像彼得这样的人祷告。他们的问题都根植于在子宫内缺乏亲子之爱。正面的、充满了爱意与生命的感受能传递给胎儿；同样地，负面的感觉也会被吸收。母亲怀孕时的情绪有着立即及长期的影响。『今日心理』杂志曾报导一则很特别的例子，是关于母亲的压力对胎儿所造成的影响：『一位健康的十七岁母亲，经过一段以医学观点看来毫无困难的怀孕期之后，生下一名健康的婴孩。小婴儿出生后被放在母亲的身旁，接受一般正常婴儿所受的照顾。之后，那婴孩开始吐血。经过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但是他却仍然继续吐血，一个小时之后便死了。验尸的结果发现有三处消化性溃疡。由于消化性溃疡通常发生在那些处于长期压力或焦虑的成人身上，因此医生怀疑这名母亲是否怀孕时处于极大的压力下，以致造成溃疡的荷尔蒙经由胎盘传给胎儿。事实上，这名母亲的怀孕，尤其在最后三个月，正是处于极大的压力下。她父母强迫她要和孩子的父亲结婚，但在婚后才发现她的丈夫是个酒鬼，并且殴打妻子成性……。一个例子当然不足以证明母亲的压力会造成新生儿的消化性溃疡，但这确实证明了对那些过度紧张、焦虑，或忧愁的孕妇有加强辅导的必要。』（注41）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显示母亲的压力会造成母子共同的悲剧。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压力都会使宝宝畸形或心理受创。我们生活中有些压力是无法避免的，它们能刺激胎儿的脑部，带来正面的影响。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赞成我们在适度的压力下会表现得比较好。不可能有哪个怀孕过程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如果我们一心想控制我们的环境或思想，到最后一定会精疲力竭。你要把压力、困难和惧怕视为对自己的挑战；你若祷告，神必定

会帮助你面对这一切。生命中没有哪个阶段会比怀孕时更常让人觉得失去控制；祷告能帮助你及你的小家伙进入造两次的怀孕使我们学习倚靠神，并且在困难中仍然相信：他能将生命和平安带给我们的孩子。

当我怀第二胎（大卫）时，我遇到一次交通事故。那时我的身孕已有八个月，一看便知是个孕妇。一天下午我和两个朋友上街购物，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被后面的车子撞到。大家都没受伤，但是大卫在我里面似乎受到极大的惊吓，不停地踢着。救护车到达之后，他们一看我是孕妇，便决定立即送我到医院去，因为他们怕会造成早产。但我却坚持不去医院，而要求朋友送我回家。我心里觉得若回家和法兰西斯一起祷告，大卫就会没事。回家的路程需要十五分钟，一路上我们都在祷告，而大卫仍然踢个不停。到家之后，我告诉法兰西斯发生了什么事；他要我躺下并立刻开始祷告。我们一同按手在大卫身上，求主除去这个交通事故所带给他的惧怕，并以主耶稣的平安充满他。然后我们也祷告让他能好好地休息。他马上变得很安静，停止一切踢动，并且安然入睡。然后法兰西斯也为我祷告，一股深刻的平安顿时充满我的身心，我和大卫一同沉沉地睡着了。小睡之后醒来，我觉得全人都得着更新。直到今天，在大卫和我的身上丝毫看不出那次意外事件曾经留下任何不良的影响。

也许你发现自己正因着不良的人际关系、经济的困难，或者生理的困扰而陷入不愉快中。这些压力都可能深深地影响你，并剥夺你与宝宝建立亲密关系的喜乐。你要和你的先生、医生或牧师交通这些焦虑和惧怕，这样作将能帮助你从随之而来的压力中得释放。藉着祷告，你也能将它们交在神手中。

当我们的大夫知道了本书的书名时，她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母亲对宝宝的爱开始于何时？』这问题对我而言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知道有个新生命在我里面成长，而且这生命乃是神对我和我先生之间的爱的回应，我对宝宝的爱便已开始。多么令人惊讶的奇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爱竟然能延续，虽然她是独立的个体，却永远是我们的一部分。对这样一个奇妙的小宝贝，我感到一股深深的爱，想要好好保护她。这爱是立即产生的，而且随着我身躯的变化，日渐增长。这种胎内的亲子关系，乃是神的爱、我丈夫的爱，以及我的爱对腹中的小宝宝自然的流露。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当我更多感受到宝宝在肚子里的运动和她的亲密关系，我会想要安慰她，唱歌给她听，和她讲话，并为她祷告。当我为她祷告，知道藉这种能以神的爱和保护充满她，我的心里便感到极大的喜乐。我们常看到许多孕妇揉着肚子，好让肚子里的宝宝能安静下来。也有一些准妈妈告诉我们，她们和宝宝讲话、唱歌时是多么快乐。这些都足以提升胎内的亲子关系。而出生后的亲子关系应该是胎内亲子关系的延续，尤其在宝宝非常活跃的最后三个月，这种关系便应该建立了。

我和好友珍·欧斯（Jan Orth）在一次交通中提到，小孩子在三岁以前，通常都还记得他们在子宫的情形。所以她回去后就问她的儿子马太（那时大约三岁大）：『你还记得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情形吗？』他先是格格笑着，而后忍不住大笑起来：『哦，我当然记得！我记得我总是用脚搔你的痒。』珍回想起她怀马太的时候，马太常用脚戳她肋骨下方，弄得她很不舒服。他的脚常在那儿晃来晃去，使得她很痒。珍常常得把脚推回去，但是十分钟后，那双脚丫子又会回到她肋骨下方来搔她的痒。那时珍并不知道她的宝宝在和她玩耍，但三岁的马太事后却笑着告诉他：『搔妈咪的痒真好玩！』

马太正是以此和妈妈建立亲子关系，即使他母亲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诗四8）

最后这三个月对你而言可能会很难熬，身体里的化学变化使你长期处于疲惫状态，而你同时又挺着一肚子的液体，和一个动来动去的宝宝。我在最后这一阶段，尤其是最后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可以好好休息的方式。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作息，一方面也为配合拉结的作息，因为当我怀大卫时，拉结才二十个月大，非常好动。休息在你整个怀孕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但在孩子即将出生前的此时尤其重要。你的精力不止是生产过程所需，它也能帮助你产后迅速复原。你每日的作息中应有固定的小睡。我第一次怀孕时，这很容易辨到，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第二次怀孕时，我则试着和每天还要小睡两次的拉结一同休息。如果你家中有较大的孩子已过了需要小睡的年纪，那么你不妨在家中安排一段安静的时刻。当法兰西斯还小的时候，他母亲坚持他和姊妹下午一定要在房间里安静待着。如果他们不想睡觉，可以安静看书或玩耍。当时他并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段休息的时间；作了父母之后，他才明白这乃是他母亲需要那段时间。现在我们家中仍维持这个传统，法兰西斯的姊妹也是如此要求她的四个孩子。

有些妇女对于在白天休息会有罪恶感，尤其如果她在整理房子的事上稍有疏忽的话，更是如此。也许你母亲就像我祖母一样有十三个孩子，但她却从来不曾停止工作。或是考虑过自己的需要。在你早年的生活中所看到的母亲形象，将会大大影响你作母亲时对自己的要求。只有少数的母亲会去满足自己对休息、祷告，或仅仅是独处的需要这些休息来维持你的体力和健康。如何找出休息的时刻，是你可以和先生一同讨论、计划的好话题。法兰西斯和我常试着帮助彼此能拥有休息和独处的时间。如果你在自己的一段休息时间或安静片刻之后有罪恶感来袭，请你的丈夫和你一起祷告，释放这种不必要的感觉——这种罪恶感在你里面有个毒根；讨论和祷告能帮助你脱离错误的定罪。记住，你以及你情绪的发展对未出生的宝宝和其他家人都是非常重要。

此时你最需要睡眠，然而睡觉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一方面，生产的奇妙便足以使你兴奋不已。你多么期待终将看见你的宝宝，将可以把她抱在你的膀臂中。单单这点就可以使你常保清醒。此外，会有其他的挂虑一一爬进你的心里：宝宝出世后的每件事情都预备妥当了吗？生产的过程会是如何？我们会准时到医院吗？我不记得自己在哪次度假前一天晚上睡着过，更别提生产前了。拉结快要出生时，阵痛在清晨三点开始，我马上醒过来。过几分钟后，我叫醒法兰西斯。他量了一下我收缩的时间，然后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我们应当可以在家待到七点再去医院。法兰西斯说我需要睡眠，要我再睡一会儿，然后他便回到床上，试着让自己也睡一下。但是，当你第一次生产的阵痛开始时，可能再回床上睡觉吗？你若已经历过好几次，这种情形就有可能，我不晓得，但我那天晚上便再也睡不着了，法兰西斯也是。剩下的四个钟头，我们就一起祷告、交通。

在怀孕的最后一个月，想在晚上好好睡一觉将会愈来愈困难，因为你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几乎已经找不到舒适的睡姿，常常会觉得睡眠不足。趴着睡觉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你早在几个月前就得放弃的奢望。我是连仰睡也不行，所以这个姿势也不在选择范围之内。因为我发现，若仰睡一段时间，胎儿的重量压迫到某些血管影响我的血液循环，我便会开始晕眩。所以，我只剩下两种姿势可以选择——向左躺或向右躺。我会放一些枕头在身旁某些支点和两膝之间，好让自己舒服些。一番努力之后，我可以舒适地放松一下，但还是睡不久。在最后那几个星期，我们时常祷告求神更新我的力量，也更新腹中胎儿的力量。我们常彼此分享应许我们必得安息和健康的经节，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诗三5）『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诗四8）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路二5）

在我怀孕的时候，我时常思想马利亚怀耶稣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想到她在生产前几个礼拜，还得从拿撒勒骑驴子到伯利恒，这实在不是件愉快的事。我曾在以色列住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了解当地的地形和气候会带给约瑟和马利亚多大的困难。找不到生产的地方使马利亚感到很大的压力，被神指定要照顾她的约瑟必然也局促不安。然而，圣经告诉我们，马利亚反复思想这些事情，并把它们存记在心。她非常珍惜在她怀孕时，以及耶稣诞生后的一切经历。

很多妇女无法接纳自己日渐增大的体形。对某些人而言，这是喜乐与骄傲的源头，但对其他人而言，却是种羞耻很尴尬。我相信，社会对美与消瘦的强调是造成后者的原因。瘦子会被接纳，但若多了一盎司便得出局。还记不记得『飘』里面有这样一幕：生过女儿的郝思嘉试着要让自己的腰回到十七寸？但再怎么努力就是二十寸。她的女佣告诉她，她永远不可能回到十七寸的腰，因为她已经生了一个宝宝。郝思嘉的反应是：『我会记住这点；我永远不会再生第二个孩子。』就像郝思嘉一样，有些妇女无法面对怀孕时硕大的体形和生产后加大的尺寸。妇女们的这种感觉，正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在别的文化里，怀孕的妇女对她们的大肚子感到很骄傲。怀孕只有在西方文化里才是件需要躲躲藏藏并隐而不提的事。十九世纪时，怀孕这件事在言谈中只能以『她的健康状况……』来暗指。这种态度已经渐渐改变，但怀孕对一些人确实还是件尴尬的事。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以后一定会把怀孕最后一个月照的照片都撕掉。但是，相反地，那些时候以及生产过程的照片一直都是我最珍惜的。我的孩子也很喜欢看『他们在妈妈肚子里时』的照片。每次看这些照片都带给他们很多乐趣。

拉结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她问我：『是不是每个胖肚子里都有小宝宝？』很不幸地，许多人就是把胖和怀孕联想在一起。有些人过去曾因为胖而遭排斥，这使得她们很难喜爱自己为供应宝宝而日渐增大的身躯。我两次的怀孕都增加了四十磅，我觉得自己很美。我很喜欢自己身体的变化，因为那证明在我肚子里有个壮头的宝宝。我很注意适当的饮食，并且规律的运动，所以我知道我体重的增加是健康且与宝宝大小成正比的。我在第三个月时就开始穿孕妇装，不是因为体型的需要，而是为了让每个人知道且分享我们的喜悦。我为增长的体型感到高兴、感恩。

我会有这样喜乐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我可爱的丈夫对腹中小生命的肯定，另一方面也由于神医治了我童年的一些记忆。我的体重过去一直是使我焦虑的来源。念小学时，我算是相当超重，在那个年纪，这样的体重很难被同龄的女孩们接受。因为同学们在我身上残酷的分别记号，我承受极大的痛苦。我看着其他的瘦女孩很轻易地和别人作朋友，不断收到舞会的邀请。我里面形成错误的观念，我相信只要能瘦下来，就会受人喜爱、被人接纳。念初中时我们开始节食，并且不断地减肥，直到我比健康的体重还轻我才摆休。那时我已相当瘦，但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很胖。我所梦想的接纳很轻易地来到，也很快就进入小圈圈的中心，大受欢迎。然而，我内心深处却还是藏着那个肥胖、不受欢迎的小女孩的形象。

这个形象在我里面深藏了二十年。直到我参加法兰西斯在纽约斯塔藤岛（Staten Island）主持的一次医治特会，主开始释放在我潜意识中积压许久的痛苦记忆。当聚会在会堂里进行时，法兰西斯请求圣灵显明在我们内心中，看看有哪些事需要耶稣医治的大爱。一段早被遗忘但很痛苦的记忆出乎意料地进入我脑海。那件事发生在我三年级时的情人节；我在课堂上写了张很美的情人节卡片给一位受欢迎的男孩，但在我把它传给这位同学时，被老师发现了。老师为了惩罚我，逼我念给全班同学听。她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取笑我；这对我又是一次排斥。但主在那天下午提醒我，我一直不能饶恕那位老师和同学对我的伤害。当我的祷告同伴为我祷告时，我饶恕了心中所想起的每个人，我也求主饶恕我因他们而藏在心中的苦毒。

那天晚上临到我的自由至今依然存在。深藏在我心中的胖女孩已经被医治并释放，我的自我也因此才得以完整。我对自己身体的扭曲形象得着了纠正，多年来对体重的焦虑也荡然无存。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身材感到自在，也是第一次完全接纳自己。如果没有那次的医治，我绝对无法接受在怀孕时身体的奇妙改变。（附带一提，生产之后几个星期之内，我便在没有节食的情况下减轻了五磅，而且这些体重再也没有回来过。）现在我对自己的身体有极深的尊重，并且我也很能接受它被造成的样式。当我想到我的身体正在孕育一个新生命的奇迹，并想到我还能藉哺乳来喂养那新生命，我的心就充满了敬畏与感恩。

神拣选了母亲，作为他将新生命带到这世上的工作伙伴，所以他会供应你的身体和你的灵使这孩子得着长大成熟的一切所需。这是一个奇迹，而你竟参与其中！如果你的过去（或现在）有什么阻拦你接纳自己在这奇迹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和你的丈夫或朋友谈谈，一起祷告求神释放。也许就是一段早被遗忘的记忆，至今依然影响着你对自己及生活的感受。天国的好消息是：作为神的子女，我们不必再活在破碎的心或扭曲的自我形象里，因为神已经使一切都更新了。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赛六十一1）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路一31）

也许这个时候你已经为宝宝取好名字。如果还没有，我们很愿意鼓励你祷告求问主要给孩子什么名字。选名字在圣经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相信名字会反映孩子的命运或性格。在圣经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在许多经文里，我们读到神在孩子出生前就已将名字给他的父母，或有时神也会改变某个成人的名字，以切合他的使命。在以赛亚书我们读到：『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题我的名。』（赛四十九1）

加百列在告诉马利亚她的孩子要取名为『耶稣』的同时，他也是在对马利亚宣布耶稣的服事、命运，和本性。既然自古名字就和拥有者的本性有极大的关联，我们因此可以在主出生前就对他的服事有个明确的观念，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有『神拯救』或『神医治』的意思。每次当我们称呼耶稣这个名字时，我们也是在肯定我们对他的医治及救赎的信心。当撒迦利亚在圣灵中祷告时，加百列也向他显现，告诉他以利沙伯要给他生个儿子并且他们要给他起名为『约翰』，意表『神是慈悲的』。

有些例子则是更改某位成人的名字，好使他的名字和其性格或呼召相配。西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耶稣将他的名字改为『彼得』或称『矶法』，即『磐石』之意。这个名字较能明确地指出彼得的性格和使命（『……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十六18）。我有一些朋友在长大后按法律程序更改了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觉得原先的名字并不适合他们。当你为宝宝取名时，也许不会有天使来向你显现，告诉你宝宝的名字和命运；但是，若你祷告，你将会有启示或感觉，使你能知道哪个名字是合适的。我们两个孩子都是按这样的方式，在祷告寻求之后，总有一个名字会突显出来；后来，这些名字也都相当能反应他们的生活。

我相信『茱蒂』（Judith）这名字必定是我母亲在祷告中寻求而得的，因它非常符合我这一生的使命。这个名字是『犹太女子』（Jewess）的意思。当我十七岁搬到以色列时，这名字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多年来我一直感觉神呼召我到以色列，我也回应那个呼召，但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直到我到了耶路撒冷，才明白多年来在我心中那个模糊的感觉是什么。那块土地和当地居民立刻给了我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身处被战火和恐怖主义者蹂躏的国家，但我内心深处却经历极深的平安。我知道我正站在神完美计划的中心，并且发现我很容易就喜爱上神呼召我去行的工作。当时我好快乐！

作为基督徒，我很希望能在这以犹太人居多的地方受欢迎。这地方的人民几世纪以来一直遭到基督徒的逼迫，并且为此受了许多的苦，所以我常要面对怀疑和不信任的眼神。我很希望能有人为我们开启一扇门，我会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叫『茱蒂』。带着疑问的一抹微笑往往会闪过对方的脸庞，接着就问道：『你是犹太人吗？』然后我会回答：『在内心里，我是个犹太人。』早在我出生以前，神已将我的名字告诉了我的父母，这名字反映了我一生的使命和最爱。神对耶利米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耶一5）

你所怀的孩子必定有从神来的使命和呼召。也许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知道那是什么，但你和马利亚及以利沙伯一样，可以参与这秘密并将它深藏心中。你能给你未出生的孩子一样礼物，就是好好祷告寻求她的名字，寻求那个记录在神心中的名字。神将会对这个属他的孩子说话：『我乃是按你的名选召了你，你本属我！』

以祷告待产

在整个怀孕过程中，你已不断地为你及孩子祷告。最后这三个月是开始为生产祷告的好时机了。你一直是小宝宝温暖的家和生命的来源。你也一直很注意每件事情是否有益于宝宝的发展。现在，你和宝宝将一起经历生产的过程与奇妙。在这段时间内，想要看见宝宝，并抱抱她的愿望愈来愈强烈。经过了这么多个月，再等下去简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我第二次怀孕时，大卫在预产期之后两个礼拜才出生；他有他自己的时间。每个人都打电话问我们情况如何，并且不断问道：『宝宝不是快生了吗？』我们之间的兴奋和期待愈发增加。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发现，读经能带给我们极大的平安，尤其是诗篇二十七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这段祷告成了我们的安慰，帮助我们了解：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他那看不见的手早已为适当的时候预备妥当。

『我们晓得完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八28）

我们将这样的期盼和等待交托给他，并且我们求他为这生产指定一个预备妥当的时刻。然后，我们安静下来，知道一切都没问题。

我衷心建议待产的人以祷告的心考虑参加自然生产的课程。通常在医院或诊所里都会提供此类课程。即使你还未决定自然生产，它所提供的训练仍会对你产前、产后有极大的益处。主对生产的旨意原本就是自然的，他会为你和宝宝预备每一层面的需要。但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往往视孕妇为病人。对自然生产的强调，可以扭转视怀孕为病痛的思想成为自然而健康的事情。有许多不同的自然生产方式：拉梅兹法（Lamaze）、Bradley、Dick-Read等等，不胜枚举。每种方式的重点都强调，你生产的经历乃是一种自然但较费力的活动，就像某种体育运动一样；但是，正如其他的体育运动，也需要专一的准备。此外，这些训练课，包括呼吸控制、肌肉放松，你也将学到有助于你自己和宝宝的知识。

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这些训练最大的帮助是使你的丈夫或朋友知道如何在阵痛及分娩时引导、肯定，并支持你。我生两个孩子时，法兰西斯和我都参加了这种课程，而在整个阵痛、分娩及之后的时间，法兰西斯都留在我的身旁。他坚定的陪伴、引导和祷告对我是极大的帮助，使我两次都能顺利地自然生产。两个人一同分享，用一种自然的方式（和祷告）将孩子带到这世上，真的是夫妻所能拥有的最大喜乐。关于生产有各种不同的原则，你有许多可能的选择，所以一定要找出与你愿望及需要相符的方式。在怀孕的早期就应该和丈夫或助产士讨论。我们生第二个孩子时，找到了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妇产科医生曾助产士，于是我们形成一个小组。我们在医院里选了一个生产套房，很有家的气氛，朋友也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生产祷告行列。（这比起只能在阵痛时停留的待产室要好得多了。）进入医院后十六个钟头，我们就带着新生的儿子回家了，整个过程里，他不曾离开过我们的眼前。一般的方式是，母亲在医院里住上十天半个月，很少看到自己的孩子，先生从头到尾像个旁观者一样。我们那种自然生产的方式则极为不同，我们经历了美好的联结，像家一样的气氛使得父亲和母亲能一起分享生命的奇迹。

如果你对生产的恐惧使你无法享受喜乐和自然的经历，请和你先生一起为造成你恐惧的根源祷告，使你能得着释放。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赛四十九15）

我们必须在最后阶段讨论喂奶的问题，因为母亲必须在孩子出生前就决定是否哺育母奶，好早早预备她的乳房。大卫出生时，拉结才断奶（拉结吃了一年多的母奶），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算是预备好的了。然而，喂大卫的时候我有一边的乳房还是有些疼痛，因为我的乳头在短短的时间内又变得柔软了。哺乳对母亲和孩子都是一项祝福，我希望你能选择哺育母奶，并且好好预备。这是一个曾被撇弃但如今又开始受欢迎的方式。

神在以赛亚书中给我们一幅画面，作为对人类之爱最有力的例子，他知道在母亲和被哺乳的婴孩间那种坚固连结的爱。他以这种温柔的人类关系和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大爱相比，他说，即使妇人会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他也永不丢弃我们。一个新生儿很需要感受到从母亲而来的亲密与温暖。既然『触摸』是小宝宝初生之始的最佳沟通管道，还有什么比喂母奶更好呢？哺乳能使宝宝感受到在你臂弯中的肯定，能倾听你的心跳，并且因此大大满足吸吮的需求。哺育孩子（即使是晚上）是我最喜乐的时光之一。当我摇着孩子，哺喂他们时，我所感到那种温柔的爱，几乎没有别的事物可以相比。当我知道神预备我的身体使之能分泌乳汁哺育，这是何等神气！当授乳时，特殊的荷尔蒙就在你体内分泌。有一种与授乳有关的荷尔蒙叫催乳激素（prolactin）， 它使母亲产生想要与婴儿肌肤相亲的欲望，而这欲望则能因授乳得到满足。另一种叫催产素（oxytocin）的荷尔蒙，则能帮助乳汁的分泌。这些荷尔蒙能使母亲放松，使乳腺通畅，好让宝宝能吸到乳汁。所以，哺乳对母亲和孩子都是一种满足。

傅雷博格（Selma Fraiberg）写道，针对集体养育的婴儿所作的研究指出，由于他们缺乏持续的爱和养育，当他们长大后，『无法和人建立稳定的关系，也无法去爱别人。他们无法感受从别人而来的感觉。其中有许多人似乎不能享受人际间亲密关系的乐趣，他们不是缺乏性欲，就是有怪异的性癖好。一般人的攻击性在早年就会被爱的力量逐渐调整，但是在这些人身上却仍奇怪地存在着』（注42）。这里我们自然会想问一个问题：『亲子之间有什么能帮助这孩子长大后信任别人、爱别人？』我相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在哺乳的那几个月中，存在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宝宝能感受到母亲的臂膀，能满足于母亲哺育时的热切，也能辨认母亲的脸庞。这些愉悦的感受，使得宝宝有被爱与被关怀的感觉。与母亲间的坚固关系，使宝宝长大后能够爱别人、信任被人，进而能与人建立爱的亲密关系。以奶瓶哺育的宝宝，若每次都按古老的传统方式抱着喂奶，也可以有同样的结果。不幸的是，许多以奶瓶哺育的母亲都觉得没时间抱孩子，而只是找东西撑着奶瓶，或是由不同的人给孩子喂奶，这会给孩子与母亲隔离的感觉。傅雷博格说：『因为要忙的家务太多了，所以用个撑起的奶瓶来喂哺宝宝，如此反而剥夺一种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爱。宝宝自己一个人和奶瓶在小床里，使得她不能将喂奶这事与肌肤相亲或母亲的脸联想在一起。假如宝宝是由母亲以外的人以奶瓶喂哺，她则无法从喂奶联想到与重要人物建立亲密关系的愉悦，这样将阻扰爱的连结的条件。』

如果要将你的爱传达给你的孩子，并确保她长大后有爱人以及和别人建立关系的能力，不论是喂母奶或用奶瓶哺育，一定要让她有被爱、被关心的感觉。在生长最重要的这几年，你是她首要的源头，是她一切需要的满足者。神在生理、情绪和灵里都已装备了你，所以你可以成为她生命的来源。你再也不会有别的时候像现在这样被需要、被接纳。如果你对于喂母奶有些疑问想找人谈谈，我所找到资料最充足、最能给予支持的团体是La Leche League，几乎每个城市都找得到这个团体。在喂母奶的头几个月里，我打过好几次电话给他们，发现他们的知识相当丰富，并且非常乐于服务。他们出了一本好书『妇女哺乳的艺术』（The Womanly Art of Breastfeeding,注43），里面几乎包括所有可能的问题。他们也为哺乳的母亲及宝宝提供每周在各人家中的聚会。像这样团体的支持在哺乳的头几个月非常重要。

恢复自然生产和哺育母乳，能使我们回归神所给予妇女的美好传承之中。藉着好的妇产科医生或助产士，你可以拥有快乐的自然生产，你也能经历哺乳的喜乐和亲密关系。神要孩子来到世上，没有惧怕，并有父母的爱欢迎她们。一五九八年，在佛罗里达一座献给耶稣母亲的圣堂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其上如此题著：『Nuestra Senora de La Leche Y Buen Parto』，意译为：『我们这位女士，是喜乐的产妇，丰沛乳汁之母』（注44）。这正是神对你及你小宝贝的期待——喜乐的生产，丰沛的乳汁。

8 生产

茱蒂

『马利亚的产期到了……。』（路二6）

经过数小时漫长的努力之后，医生抱起我们的新生儿宣布：『是个女孩！』虽然一个晚上没睡觉，再加上一整天的用力和喘气早已使我精疲力竭，但是一股洋洋得意的感觉仍然充满了我和我的先生。我们抱着对方及我们的小宝贝，为生产的奇迹喜极而泣，并向神献上感谢。 这是一场我们三人共享的属灵经历，也是时常会以喜乐和爱记起的一段回忆。医生将拉结放在我的臂弯之中，我轻柔地对她说话。她停止一切挣扎，将她的头转向我，直直地注视我的眼睛。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因为我们在过去等待的九个月里，彼此已经有所了解。但是，这却是我们第一次以眼神和触摸来了解对方。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解的眼神——她认得我，并且爱我。天真信任的眼神，不再四处寻找，没有拒绝，没有判断；是一双只想爱与被爱的眼睛。我们母女间那种爱的交流刹时间在我里面产生一种深刻的爱与关怀，是我以前所认为不可能的。她轻柔的触摸在我心中唤起了强烈的使命感，使我想要保护、养育，并疼爱这个神所赐给我的小小生命。

生过孩子的你，就永远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一刹那间，你的生命全然被改变。你和丈夫已经为人父母，神把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灵魂交托给你。有句话说，你只要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成为爸爸、妈妈，但却需要花一生之久为人父母。教养的每个阶段都有新的挑战，也有各个时候的痛苦与喜乐。你已开始了一段教养的旅程，生命的创造者将亲自引导你。许多心理学家相信，出生是孩子童年里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它将影响孩子对自我及对这世界的态度。见到这世界的第一次经验，将决定她以后发展的形态。研究指出，在健康、没有任何并发症的情况下出生的宝宝，都显得较有安全感，较能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状况。有些心理疾病，如沮丧或自杀倾向，往往可追溯自困难、危险的生产。难产确实会影响孩子的亲子关系，并进而影响她以后和家庭的关系。虽然对于这个主题还有一些争议，但准父母为了孩子（也为自己）应当尽可能地避免任何难产。

母亲的态度对将会发生在宝宝及她自己身上的事极为重要。害怕生产过程的妇女生产时往往较困难，生产的并发症也较常发生在那些有严重困扰的母亲身上。纽约州劳伦斯市（Lawrence）的但以理，傅利德曼（Daniel Friedman）博士曾针对高中女生做过有关生产恐惧症的研究。他发现，年轻女孩们从长辈或同仁那里吸收了太多关于阵痛、分娩等的扭曲描述。他对十五岁女孩的研究显示，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害怕生产，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不是对生产一无所知，就是观念错误。结论为何？恐惧是影响生产的最普遍因素。女人担心着身体上的剧烈疼痛、受伤，甚至死亡。只有少部分人能认清，生产只是一种生理的过程。女人到真的要生产以前，早已有了恐惧症（注45）。在我所面谈过的女性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曾听过母亲或亲戚谈论关于她们出生时的恐怖经过。这些夸张的形容在年轻妇女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也会影响她们以后对怀孕的态度和感觉。不幸的是，若她的恐惧一直被隐藏在黑暗或无知之中，最后这恐惧将会吞噬她。我辅导过的一位姊妹告诉我，她母亲常和她重复提到她如何在出生时使妈妈受伤，差一点就要了她母亲的命。这位女儿是因为太大而无法从阴道通过，所以堵在产道里好一段时间。由于母亲不断复述生她时所受的痛苦，她因此产生罪恶感；再加上被堵在产道中的经验，使得她长大后常有莫名的罪恶感、不安全感，对生产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并且患有幽闭恐惧症。当我们与这位女士一起祷告并进行内在医治时，我们求主耶稣将她从罪恶感、对生产的恐惧，以及幽闭恐惧症中释放出来，而她确实经历了主深深的医治，并从这些恐惧中得着释放。

维尼博士说道，母亲的态度是决定能否顺利生产的关键因素。他的研究指出，如果孩子的母亲对生产抱持期望的态度，那么这孩子有较好的机会长成情绪稳定的成人。放松、自信的母亲多半较容易生产。此外，他说：『焦虑的妇女阵痛时间较镇定的妇女来得长。』(注46)

如果你的记忆中还有一些关于生产的可怕故事，或者你对生产还有一些过渡的恐惧，试着和你的丈夫或朋友分享，并祷告求得着释放及医治。这样做对你是好的，能使你在情绪上预备自己，使你能有正面的生产经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找出你对生产的真正感受，就是和你的丈夫分享想法和感受；然后要他也和你分享他的感觉。先生维持正面和支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恐惧和焦虑很容易在言词之外表露出来，尤其在阵痛和分娩的时候更甚，但你们可以在事前便藉着祷告和分享帮助彼此脱离过度的恐惧。最理想的状况是，这样的沟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而不是等到快生产前才进行。紧张和焦虑会妨碍阵痛和分娩；顺利分娩的关键是好好放松。要好好放松，就一定要信任你的伙伴，并相信神为你和宝宝所设计的方式，这将会使生产成为一件美好的事情。

了解生产的过程，将会减轻许多恐惧。有些医生、助产士及有经验的母亲曾就生产过程写了一些很好的书。我认为最有帮助的，是那些按着步骤，从阵痛开始写到如何照顾新生儿的书。能够多阅读几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是好的，因为每位作者的观点多少有些不同，所持角度也不完全一样。生产是很独特的经验，因此，讨论生产的书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这是一趟未知之旅，其中仍有些奥秘存在，每一次的生产对你的影响都不一样。书藉的阅读，以及和医生、其他母亲的分享，帮助我明白生产过程的某些奥秘，也使我明白发生在我和宝宝身上的事情。学习和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合作绝对是有益无损，否则你的身体会因着恐惧和紧张产生抗拒。当你集中注意力在自己身上，就能参与在生产的过程中，否则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

你愈想控制或逃避正发生的事情，愈会害怕失去控制。当我在医院待产要生第一胎时，被安置在一间舒适的小待产室。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自己待在待产室里，医生只在阵痛的过程中偶尔出现。与我们相邻的另外两个房间，恰好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阵痛。一边是位非常年轻的少女在待产，她到达医院时已快临盆。她只有自己一个人，而且非常害怕。她不断地尖叫、呼救。我们的注意力和祷告都放在她身上。她对生产的过程似乎一无所知，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完全不明白。整个生产过程都在尖叫，不过，令人高兴的是，最后她终于生下一个可爱、健康的小女孩。至于她的生产过程对她和孩子带来什么影响我无从得知。另一间待产室则是相反的情形，那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正要生他们的头一胎。他们显然是上过自然生产的课程，而先生正在指导妻子。每一次收缩时，那位先生就会以他最大、最有权威的声音喊道：『推！』他喊得这么大声有这么有『权柄』，以致我差点都要听他的命令用力。每次他一喊，法兰西斯和我就得掩住我们的嘴，免得笑得太大声。这位年轻的丈夫确实是很认真在执行他的引导工作，但他这么紧张，我不确定他能帮助妻子放松多少。

学习并了解分娩过程的各种反应，能使你和宝宝放松。神已设计好这整个过程，大部分都在你的意志和控制之外。你不能使它开始，也不能使它停止；而是按着它自己的速度和节奏在进行。你将会发现你的身体为新生命的来到正自己运作着。你已经很清楚神如何以奇妙的方式来预备你的身体，使你能怀这个小宝宝，现在你可以经历神另一项奇妙预备，让你的身体能将小宝宝带来这世界。举例来说，宝宝快出生时，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分娩前的假阵痛（Braxton-Hicks contractions），也就是子宫缩紧或变硬，使你的子宫调整好，为分娩活动期作预备。你的子宫颈开始变软，这样它才能随着阵痛时的收缩而扩大。许多妇女在分娩活动期开始时便已扩大几公分。这时胎盘将产生大量的荷尔蒙并送进骨盆腔，使你的骨节放松，好让宝宝能够顺利通过。你的乳房将开始分泌乳汁，宝宝在你真正的乳汁开始分泌前，将靠此过活。

你可能也会注意到手、脚和脸部的浮肿。这是由于胎盘素使你的身体将水分保留，以免分娩时脱水。最近我辅导了一位年轻孕妇，她一直抱怨她那『又肿又肥的脚』。她不晓得这正是神让她在生产时有足够水分的保护。你的体内也将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血液循环量，这也是对生产时的一种保障，因为生产过程难免会失血。

神的设计到了真正阵痛生产的时刻也很明显；在你体内会有一项奇迹出现，你只需好好地合作。当阵痛开始时，子宫似乎变成你身体中最大的肌肉。子宫的收缩有几个目的，初期阵痛时，每一次收缩都使子宫韧带逐渐收紧，将子宫颈拉开，直到它成了子宫壁的一部分。同时，子宫顶部的压力会将宝宝推到骨盆腔底部，加速子宫颈的张开，使推宝宝出来的时候快快来到。阵痛时的收缩乃是以间歇的方式一次次地进行。开始时缓慢而温和，随着阵痛的继续进行，则会愈来愈强、愈来愈久。

分娩本身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子宫颈变平并打开，二、娩出，三、娩出以后。第一阶段包括：（一）初期阵痛（通常都被视为『暖身』，进展缓慢），（二）剧烈阵痛（进展较快，收缩较强也较久），（三）推移（子宫颈最后的扩张，伴随着强烈的收缩，中间有时会有短暂的停歇）。到了第二阶段（生产）时，藉由收缩的帮助，宝宝会通过打开的子宫颈，母亲可以用力推来帮助她。每一次的收缩通常会伴随一股持续或断断续续想推得冲动。第三阶段，胎盘、羊膜、脐带都将排出母体。你可以从这段对生产过程的简短叙述中看出，你的身体是神的自然设计。你所能做的，就是试着和这过程合作并努力放松。每个人对生产有不同的看法，这提供你一个好机会，可以找出适合你所需要和所相信的方式。

那么，在阵痛和生产时发生在宝宝身上的有哪些事呢？最近有些对生产记忆的研究指出，有些人几乎能完全回想起她出生时所发生的一切。这些研究告诉我们，宝宝正在心里记录着生产的过程（虽然这样的记忆有些是停留在潜意识里），而且这些记忆将影响她往后的生命。二到三岁之间的小孩通常都能回想起她们出生的情形。三或四岁以后，这样的记忆似乎就会从意识里永久消失。当我们的女儿拉结三岁时，我问她记不记得出生的情形；她描述了一些记忆，显示她确实有印象。她第一个反应是：好像在游泳。再更深入地问她时，她说，她觉得像在运动，但是后来她很累。她还记得有一道明亮的光线。现在拉结五岁了，我再问她关于出生时的情形，她却一点也不记得这些细节了。

维尼博士说：『生产会对宝宝产生一种丧失记忆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母亲在阵痛和分娩时分泌的催产素（引起子宫收缩和乳汁分泌最主要的女性荷尔蒙）所造成。最近的研究指出，催产素会使实验室里的动物丧失记忆，所以很可能也是由于这种荷尔蒙的出现，使得出生时的记忆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注48）但是，虽然我们不记得出生时的情形，并不表示它对我们没有任何正、负面的影响。临床心理学家大卫·张柏林（David  hamberlain）博士在一九七五年开始对生产记忆产生兴趣，此乃起因于他的一位病患的病因可追溯至出生时受创的经历。从那个时候起，张伯林博士开始了他的研究，并以一百位病人为证作出结论，他认为小宝宝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事非常清楚（注49）。维尼博士说，在怀孕的最后阶段，神经的记忆便已出现，这显示周遭的情形在当时已被大脑所记忆。但是，他相信这证据多少可以证明非神经性记忆系统的存在（注50）。从我们为人祷告的经验，我们相信，我们能记得一些早在受孕之时的事情。要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在科学上仍有困难，但也许有些印象是在灵里，即在神所创造的永恒的灵里，被宝宝记录下来。灵并非肉体，所以它可能不需要依赖细胞和神经网路的发展。无论如何，有些人就是在法兰西斯和我为他们祷告时，能回想起那些在他们成胎时就产生的错误或失落，而需要被神医治。

宝宝出生时的经历，不论是有意或潜意识的记忆，对她以后都有长久的影响。为此缘故，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来减低生产时的困难。『合作式生产』一词便是指当你将孩子带来这世上时，你必须和身体的生产过程合作。整个生产过程对宝宝而言，涉及许多巨大的心理及生理变化。阵痛的时候，子宫的收缩将迫使她将头深入产道中，因此她将感到骨盆的骨头及骨盆弓状底部的阻挡。当她继续往下移动时，她的头部会随着在产道中的渐渐深入而自然旋转。许多人在回忆出生的经历时，常回想到被卡在产道中的经验，当时他们都有种即将窒息的恐惧。葛洛夫（Stanislav  Grof）的报告中指出，他的病患中有上千名都曾回想起分娩过程中因脐带紧缩或身体压挤而引起的窒息感。妇产科医生大卫·齐克（David  Cheek）说，生产时的创伤常引起日后的头痛。如果病患能回想并谈谈出生时他们头部所承受的痛苦压力，长期的头痛（包括偏头痛）往往能因此不药而愈（注51）。

为正在阵痛和生产中的母亲及胎儿祷告是再重要不过了。虽然生产是一种自然的生物过程，但有时还是可能出差错，我们需要在祷告中将这些带到神面前。

清楚那些将发生在你宝宝身上的细节，并熟悉一些医学用语也会有所助益。当我生拉结时，进入了剧烈阵痛的阶段，医生出现了，他检查了一下，宣布拉结现在正处于『胎儿窘迫』中，然后又消失了。我们根本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听起来不是很好。我们只好一起为拉结祷告，然后法兰西斯出去告诉正在外面为我们祷告的赖特夫妇。法兰西斯告诉他们医生所说的话，然后他们也加入我们祷告的行列。这种以爱和祷告所连结起来的支持对我们是何等重要！有人能在外面等着，并随时以电话通知其他朋友你目前的情形，这真是情绪和灵里的一大支持。

后来我们才明白，拉结所以会发生『胎儿窘迫』的情况，是因为她的胎位不正。这痛苦是由于过强或过长的收缩使得宝宝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这从宝宝渐慢的心跳便可得知。我们知道她胎位不正之后，便开始祷告，我也调整自己的姿态好让拉结比较容易转动。医生说，如果她不能自己转过来的话，就得使用钳子。我们祷告之后，拉结在没有使用钳子的情况下转到正确的生产位置。随后我们便向神献上感谢。

为阵痛和分娩的每一个阶段祷告，能得者神在整个生产过程的支持，并带给你和宝宝平安及力量。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断感受到丈夫和朋友们给予我的力量和鼓励，也不断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使我能确定一切都将进行得很好。我知道神掌管、引导每一个步骤。更重要的是，我知道神正与我的宝宝同在，带给她力量与帮助。

你也要将你的祷告持续到宝宝出生以后。许多对她的发展及其重要的生理变化正在她身上发生。她将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呼吸。在这之前，她的肺部都充满了液体，所以第一次的呼吸对她而言十分困难——可能会伴随一阵哭声，也可能没有。我的两个孩子第一次呼吸时都没有哭，但我还是看得出来这对他们是多么困难的事。随着第一次呼吸的开始，你的宝宝不再依赖胎盘，并且在氧气充满肺部之后转为红润。这对父母而言，是个奇妙、充满感人情绪的时刻。环境由摄氏四十四度的温暖子宫，变成有点寒冷的产房。如果能要求立即将宝宝抱在你胸前最好，因你很可能是宝宝在这房里最温暖的热源；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和宝宝有一段相处的时间。你的宝宝要开始面对出生以后的种种状况：呼吸、排泄、进食，再加上灯光的变化、地心引力、寒冷和噪音。因此之故，要尽量减低光度和噪音。

新生儿的长相和大多数人的想象非常不同。她的全身都覆盖着一层白而油腻的脂肪；在她开始呼吸前，她可能都是灰色的。由于必须经过产道的缘故，她的头将有一段时期呈现不规则状。她可能有个塌鼻子，和一对压扁的耳朵，全身上下布满斑点和瘀伤。事实是：新生儿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健康宝宝，你可以先看些生产实况的相片或影片来作好心理准备。

我相信新生儿还是很美丽的，只是她们和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我是在位于肯塔基州杰克生（Jackson）小镇的家里出生的，我父亲当时也在场。由于医院远在五十里外，要经过一段遥远颠簸的山路，所以他们决定让我母亲在家生产。在分娩的过程中，许多妇女都跑来打气、帮忙。我一出生，许多邻居便冲进来庆祝我的新生。那真是一个充满喜乐和感恩的时刻！当那位乡下医生把我抱给父亲时，他看了我一眼，说：『她可真丑！』这些字句和其中隐藏的拒绝在我心中悄悄地占了一席之地，长大后造成了我不完全的自我形象。大部分的时候，我对自己的长相感到满意，但偶尔在我里面就会有一些声音轻声说道：『她可真丑！』我的心在这方面被捆绑住了。后来，我二十几岁时住在以色列，父亲来看我。某天早晨我们一起吃早餐时，我再次问到关于我出生的情形。他重复一遍整个过程，最后又再一次强调，我曾经是个多么难看的小婴孩。当他这么说时，我觉得受伤，无法忍受，很想哭，并且觉得自己好丑！突然间我领悟到，这样的谎言和痛苦是从出生时延续下来的：父亲在我出生时的反应影响了我二十八年。父亲抬起头来，看着我眼中的痛苦和泪水。他向来是个有爱心、很敏锐的人，所以他马上了解到他伤害了我。我问他：『我出生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很丑吗？』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孩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觉得自己很丑的感觉从何而来。他非常温柔地回答我：『我只有那几分钟觉得你很丑。』我们都因他的诚实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他又说：『你是任何一位父亲所能求得最美的孩子，直到今天，你还是这么美丽！』他的话带着这么深的温柔与爱意，我感到神的同在和神的爱（并我父亲的爱）洗净了长久深藏在我心中那个小孩的痛苦。父亲抱住我说：『如果我伤害了你，请你原谅我；我很爱你！』藉着饶恕和神医治的爱，我从被拒绝和觉得自己很丑的捆绑中释放出来。

孩子出生时，你所能给她最重要的礼物，就是你那无条件、无限量、纯净的爱。孩子若生在充满爱与接纳的家庭中，就比较容易将这世界视为一个温暖且欢迎她的家。她们生来便易于信任别人，使得她们长大后也能够和神、和别人、和自己建立爱的关系。他们的根基稳固，所以生命当中的风暴不能伤害他们。你充满爱意的抚摸能使宝宝安静下来，并使她确信，你将会保护、养育、爱她一生。抚摸是宝宝感受你的爱的途径。当宝宝还在子宫里的时候，她不断受到羊水和子宫本身的刺激。蒙塔古（Ashley Montagu）博士在『抚摸』（Touching）一书中提到：『分娩时的子宫收缩，是母亲对宝宝抚摸的开始，而这抚摸应当在出生及出生以后一直以特殊的方式继续下去。』（注52）

宝宝一生下来，就当立即放在母亲的怀抱中，不只是为了温暖，也是为了让她能被母亲抚摸安慰一番。生产是母亲、父亲及孩子都当在一起的时刻。生产专家相信，女人在怀孕和分娩的身心感受，并她在生产后和宝宝的触摸，将会强烈影响她的『母性』，也就是作母亲的感觉。很不幸的是，美式的作法却对这些感受毫不敏锐。『大部分的文明国家都不像我们——宝宝一出生就按惯例将她和母亲分开，不让她们在一起。这其实只是为了配合医院的习惯。』（注53）

当宝宝与父母分开时，孤寂的感觉便在宝宝里面开始。太早分离可能便是弥漫在我们社会里那种孤寂感的主要根源。在我个人的协谈经验中，我发现许多人都承受着一股很深的孤寂感。当小宝宝按着医院惯例和母亲分开，并和其他成打哭叫、孤单的婴孩一同被放在冰冷、明亮的育婴室时，有多少的孤寂感已在她里面生根？想想看，将宝宝和九个月来一直是她的居所与生命根源的母亲分开，岂不是很荒谬吗？生产以后应当马上就是一段宝宝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你会有想拥抱、爱抚宝宝的欲望，这是神所赐予的天性；宝宝和母亲能彼此慰籍。作为母亲，当宝宝从你身边被带走不过几小时，你将会有一股失落感，更别提被带走几天。在你经历了生产的一切痛苦之后，你所需要的，便是抱抱孩子，和她一起休息，而不是双手搁置、肚腹空空地独自休养。如果你了解这段共处的重要性，就当找寻一个准许你这样作的医院或妇产科医生。我们便会花了一番功夫找寻一个不会在一生产完就将我们分开的妇产科、助产士或医院。因为我们后来找到了一个像这样的医生兼助产士，外加一间生产套房，所以大卫在刚出生后的那段时间都不曾离开我的房间。（我们很幸运能找到愿这样和我们同工的医生兼助产士。）当宝宝从你身体里出来时，她已经历了一场很真实的分离，并且她也刚和她的脐带分开。这些分离对她已经够受的了；除此以外，宝宝也需要和你及她父亲有些相处的时间。

一出生就按惯例被分开，或是由于医学上、领养上的理由而被分开的宝宝，需要特别的祷告；不然的话，小家伙将被拒绝及恐惧的感觉所包围。雷克博士相信，生产最常见的良种灾难是窒息的感受和分离的焦虑（注54）。但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也曾有相同的遭遇，便使我们略感安慰；在他被钉十字架时，也曾为呼吸挣扎，经历窒息的感受；而同时，他也经历了被朋友及父亲抛弃的感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二十七46）一个感到孤单和被离弃的小宝宝需要主耶稣以一颗了解的心来帮助她，与她同在。有一位女士参加了我们主讲的特会之后，写一封信给我们，向我们叙述主耶稣如何医治她因为难产而和母亲分离所造成的伤害。（很意外的是，我们的主题和未出生的孩子毫无关联；我们那次主要在教导如何医治被拒绝的感受。）

『有一天晚上，你们教导了有关被拒绝感的主题，并进行内在医治的祷告时，我很奇妙地得着医治。当我们按着指导向主求问他要医治我们哪些部分时，我的脑海浮起了自己在母亲子宫的景象。接受祷告之后，当我正安息在圣灵里时，我看见最美的医治发生了。我看到的景象是医院的产房，主耶稣和我的母亲及医生都在那里。耶稣很温柔地鼓励我出来。我很清楚地听到他说：『南茜，不会有事的，我会和你在一起，不要怕被生出来。』（我比预产期提早三个月出生，而且只有三磅重，所以我害怕被生出来。）主耶稣不断地向我保证我会没事的。然后我感到被生下来了；主耶稣抱着我、安慰我、抚摸着我。然后，我又看到后来在保温箱里的六个星期，主耶稣仍持续地关怀我、爱我。医治的过程中，德布西（Claude Debussy）所写的『月光曲』（Clair de Lune）旋律不断在耳际响起。

从特会回家后，我和母亲分享这段被医治的经历。当我提到那段音乐时，她说她一点也不惊讶这首旋律会为我带来安慰，因为当她怀我的时候，隔壁的女孩天天都在弹这首曲子。（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钟爱这首曲子的缘故。）最美的是，在我得着那个医治之前，我一直有种不为人所爱或不为人所要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在我还仍在学步时，便常觉得没有人爱我。当母亲听我叙述这一切时，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说，医院直到我满一个半月时才准许她和爸爸抱我。在这之前，他们只能隔着窗户看我。母亲还说，她从不曾看过护士哄抚保温箱里的早产儿。感谢神，二十四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被爱、被关怀。我也发现自己对群众的惧怕已经全然消失。』

这封信很美地描述了当我们祷告时，耶稣的爱如何医治我们。如果你的宝宝因为医学上的理由必须和你分开，你可以祷告求主耶稣和你的宝宝同在，给她所需要的爱与关怀。宝宝不得不和你分开时，你的祷告能跨越两人之间的空间。

十九世纪时，有半数以上的婴儿在第一年的时候死于衰弱症（marasmus，希腊文有逐渐虚脱之意，注55）。在我从事治疗工作时，我曾见过类似的病症。这样的婴儿由于不曾被抚摸、关爱，以致逐渐虚弱。其实母亲和孩子都需要神的爱，使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回到希望与生命当中。

『以温柔、爱心看护的观念是波士顿的邰波（Fritz Talbot）博士从德国带回来的。』蒙塔古写道。『当他在德国时，拜访了在杜塞道夫（Dusseldorf）的一家儿童医院。院长带他参观那里的病房。那些病房非常整齐干净，但他的注意力却被背着一个麻疹婴儿的胖老太太所吸引。他问：『那是谁？ 』『喔，那是老安娜。当我们对一个婴儿作了所有医学上能作的事而仍旧无效时，我们就把小孩交给老安娜，每次她都成功。』』

相信你们许多人一定都还记得父母亲安慰、医治的温柔抚爱，及你所爱（或爱你）之人抚摸你时所带给你的肯定。许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生病，我们为他们祷告之后，他们总是会要妈咪抱抱、哄哄他们。我认为，祷告与爱仍是最佳的医治良药，尤其在一切都宣布无效时，更是如此。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十六18）触摸能带来神的生命、关怀及医治的力量。温柔的触摸对还不能以言语沟通的小婴儿，有着何等大的意义！你充满爱意的抚摸能平息所有的惧怕和困惑，并给你的小宝宝带来平安与安慰。所以，尽可能和你的宝宝在一起，并作好事前的安排。如果分离是在无法避免，就祷告求主耶稣与你的小宝宝同在，将她抱在他爱的臂膀中，直到你们能在一起。

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说，哺育母乳对你和宝宝都很重要。你的新生儿需要被紧紧地拥抱，感觉你的体温，倾听你的心跳。她需要触摸以及被触摸，她也要看见你慈爱的脸庞。她会感觉到你臂膀的摇动和身体的温暖。有什么比藉着哺乳时的触摸更能使她感到被爱的确据呢？哺乳是一段属于你与宝宝的亲密时光，使你们能经由眼神、接触，及你给予她的养分互相了解。在养育宝宝的过程中，有好几次我都在哺乳时享受到奇妙的爱的交流。一天下午，我刚给大卫洗过澡，他就发出特有的声调，表示喂奶的时间到了。当我把他抱在臂弯里，闻着他身上的香味，看着他满足、喜乐的脸蛋，我感到极大的爱与喜乐！我心中充满了对他的爱和对神的感恩。突然间，大卫停止吸吮，并张开眼睛，乳汁流到他的下巴，他伸出他那小而柔软的手来摸我的脸。他微微笑着，发出咯咯的声音，小手还放在我的脸上，又继续吃起他的睡前点心。像这些发生在我喂哺时的小插曲，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最喜乐的时光。

而这一切都是从生产的那一刻开始。当初为人母者笨手笨脚尝试让宝宝开始第一次吸吮的时刻起，他们便帮助彼此进入神早在千古以前就为母亲与孩子所设立的美妙模式了。

9 致准父亲：鼓励的话

法兰西斯

你们的爱创造了一个新生命：同样地，你们也正在分享神对这个小人儿的创造，而这小生命将在某些方面反映出你们自己。这是一项冒险，也是你们经历混合着喜乐与痛苦的新生命本质的机会。这些就是你对怀孕生产的认识。

但是，对一位父亲来讲，实在很难了解，他对那在妻子体内默默发育的小生命有多重要。你可能对发生在你太太身上的变化感到非常疑惑，以致你只好下结论：生产是一件你只能观看而无法参与的事。你的妻子直接感觉到小生命在她体内的生长，而你只能藉着她的描述从旁分享。她可能经历了昏乱的情绪变化，却无法跟你解释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你在这样的时刻，可能觉得只要走开一下，等事情恢复原状就没事了。生长在我们文化里的男人，大部分都不懂得如何分享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痛苦、沮丧、忧伤，甚至喜乐。我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不曾流泪，只因我被教导那样作是缺乏男子气概。即使在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所能表达的情绪也只是独自一人低声泣；好像我情绪的泉源已经枯竭了。后来我才再去面对自己的情绪，也才能表达自己的痛苦。

许多男人无法分享自己的情绪，为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困扰，因为妻子通常很想和他们谈心中的感受，然而却发现这些事很难和先生讲得通。缺乏沟通将会逐渐扼杀爱情并因此而危及婚姻。作妻子的会有婚外情，主要原因往往不是性的吸引力，而是她找到一位满有怜悯的男士，使她可以和他分享她的感受。男人在约会时，由于陷入情网的缘故，他们看来似乎很容易作很亲密的分享；但是，除非他们刻意保持，否则他们总会回复到传统中那种强壮而安静的角色，除了偶尔爆发的愤怒外，很难表达他们的情绪。男人在分享他们的感觉时，似乎总是很尴尬（女人要分享她们的感受就容易多了），他们很可能将自己缩回在工作、朋友和电视的世界里。

然而，既然你的太太已经怀孕了，她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和你更加地亲近。这正是一个学习比以前更深入分享的好时机。

直到我开始研究未出生的孩子，我才了解，影响孩子未来幸福的最重要因素，除了母亲对孩子的爱以外，便是父亲对他妻子以及他未来孩子的爱。正如本书前面部分所提过的，母亲的态度——她的爱、喜乐、平安（都是圣灵的恩赐）——大大地影响孩子的发展。但却是你的爱，以及她所能经历到的这份爱，将她包围在平安和喜乐之中，使她得着所需要的安全感，而这一切，最后又都传给了你的孩子（注56）。

令人高兴的是，神给了怀孕的妇女承受『情境压力』（因事情不对劲而来的压力）的能力。但那些来自人、来自受伤关系的压力，却可能深入她们心中，并不断地折磨着她。这表示，她与丈夫的关系最有可能成为她的祝福或诅咒；也可以是她的刚强或软弱。

正如先前所看到的，母亲的喜乐是孩子喜乐的关键，而你的爱不只对太太很重要，对孩子也是如此。你的妻子此时将比以往都更加需要你的爱与支持。她需要你抱抱她，谈谈你们的感受与期望，最重要的是，要与她一起祷告，让她能生下健康喜乐的孩子。

你可能很难相信那未出生的孩子也需要你。你要知道，自己的爱与关怀对太太的幸福和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你能接触孩子的唯一管道。她需要你拥抱她，爱护她，尤其在你们无法作爱的时候。她需要有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而且无人打扰，两人可以彼此倾吐心声。当她看着镜中自己那日渐增大的身体，她可能会觉得自己比以前需要确定你对她的忠诚。此外，她可能正承受害喜和情绪变化之苦。

分享你自己对怀孕的期望与恐惧。编织你们共同的梦想。彼此倾听；单单倾听——真实的倾听是你们能给对方最美的礼物。鼓励她分享她对怀孕的最深忧虑。有些时候，惧怕和忧虑似乎如浪来袭：『我们的经济状况撑得过去吗？』『我妈妈说她生我的时候很痛苦，即使她现在很爱我，她永远都不愿再经历一次。』『我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又流产？』

关于这方面，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作，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路十二25-31）

当你妻子的信心动摇时，你的信心可以支持她。但也可能有些时候你是那个需要被刚强的人：也许你担心无法作个好父亲，担心赚的钱不够用；这时妻子的刚强和祷告便能支持你。保罗鼓励我们各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若你把困扰你的事告诉妻子，你就是如此行了。

沙比罗（Jerrold Shapiro）博士曾就二十七位即将及刚作父亲的人作过一项调查，他发现这些父亲的恐惧和他们的妻子一样强烈，只是大家认为他们必须坚强，而且他们觉得不能把他们的恐惧告诉妻子，免得使其失望而感到挫折。有的人害怕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会感到恶心或呕吐。有些人觉得陪太太看妇产科医生很不自在；他们觉得在诊疗室中手足无措，有些医护人员冷淡的态度更使他们觉得自己似乎妨碍了别人工作。有的人则开始担心自己可能死掉而留下孤儿寡妇在身后，严重的可能在开车时变得过度谨慎、紧张。还有其他人则觉得太太的注意力全放在怀孕上面，以致他快失去他的婚姻生活了。少数人甚至在太太怀孕末期发生外遇，原因通常是他们需要找个人谈谈心里的感受（注57）。这样的事件当然对婚姻有毁坏的影响；然而，起因却是由于他们感觉到妻子的拒绝。如果作丈夫的能将这些恐惧和妻子分享，并一起祷告，同样的恐惧将会愈来愈少，而且这些惧怕将成为他们与妻子更亲近的机会。『在我的研究中有一件事很明显，』沙比罗博士说：『就是， 一旦男人将他们的焦虑分享给配偶时，他们彼此关系的深度和亲密度都会增加。』（注57）当茱蒂怀拉结和大卫时我已经五十几岁了，自然地，我很担心能否作个好爸爸，能否承受在夜里不断被吵醒。（结果是，大卫出生后，我们在夜里的平均睡眠只有三小时。）茱蒂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旅行讲道，我们两人在身体和情绪上都相当疲惫。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及彼此的代祷才走得过这一切。所以，我们的担忧确实是有事实的根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放下过度的焦虑，安息在对他的信任里，相信他必然会照顾我们。

任何过去发生在你妻子身上，而可能对她的怀孕有不良影响的事件，在怀孕期间正是祷告求内在医治的好时机。举例来说，也许她曾听她母亲（或其他人）说过生产的痛苦几乎是无法忍受，你若为她祷告，主耶稣便能将她从这压制她的恐惧中释放出来。她的焦虑会使得她的身体紧张，以致她原本就十分害怕的疼痛将更加倍，使生产更加困难。若你们能读一些关于自然生产的好书，练习一些帮助她放松身体的运动，对你们两人都很有帮助。茱蒂和我对了许多的书，参加医院里的拉梅兹课程，并一起练习呼吸的运动。这些对我们都很有帮助，不只帮助我们减轻焦虑，也帮助我们喜乐地盼望生产的时刻来到。对我而言，它使我在茱蒂生产的时候确实能帮得上忙，以致这生产成为我们的生产。茱蒂在生产时的确经历一些痛苦，尤其怀第一胎时更是如此。我们事前的准备，及我在旁的陪伴，使得这一切变得较能忍受。但最重要的是，我不断地祷告求主扶持她，帮助她能度过最难熬的时刻。

如果曾有什么事扭曲了你和你妻子对生产的态度，一定要一起祷告求内在医治（注58）。我们发现，许多人（不管是男是女）需要被医治的都是他们和他们父亲的关系。若你父亲是个严厉、苛求，甚至有虐待倾向的人，或者他不在或无法表达他对孩子的爱，这种严厉或有距离的关系以后都会影响孩子心目中对天父的形象。许多人无法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原因便是在于他们无法相信他们亲生的父亲真的爱他们。茱蒂和我为一些与父亲关系不良的人祷告得医治之后，我们看见他们都有明显的突破；在得着内在医治之后，他们的属灵生命以及与神的关系都有惊人的进步。如果你无法自己一个人祷告，也不能和妻子一起祷告，那么找一位你信任，能为你作内在医治祷告的人，这将有助于你与神、与妻子，以及与孩子的关系（注59）。惟有如此才能使你们彼此更亲密，也使你与神更加靠近。

有些部分可能是你妻子特别需要被医治的：对生产本身过度的恐惧；对流产过度的恐惧；严重的情绪变化及沮丧。当然，有些沮丧纯粹是生理引起的，起因于荷尔蒙在体内快速的变化。然而你还是可以求神让这些腺体的分泌逐渐地并和谐地进行。若你很强烈地想要某个性别的孩子，强烈到如果它是女孩（譬如）你将大失所望；或是你内心深处有点不真的想要这个孩子（由于经济因素等等），那么你也需要神的医治。你必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你若不是全心爱你的孩子，你的宝宝多少都会知道。

三十年前，作丈夫的不能进入产房内，只有在护士从门缝里探头出来报告时，他才知道有关生产的讯息。令人高兴的是，这种日子已经成为过去。（编按：台湾某些采美制的医院允许先生陪伴妻子生产。）在这样重要、美好的时刻将夫妇强行分开，不正是鼓励人们相信，生育孩子完全是女人的工作？在这么重大的事件发生时，这样作岂不表示她们并不真的需要丈夫？然而我们如今已从这样的黑暗里走出，已不再在生产的时刻否定婚姻的意义。除了鼓励准父亲在生产的时刻帮忙，在生产前的几个月我们便开始再次捕捉二人合一的感受。若你工作的时间许可，有时不妨陪太太同去产检，看看她及孩子进展如何。我很幸运，大部分时候都能陪茱蒂去检查；那些检查是她怀孕过程中我感到最亲密、最难忘的时刻。有些都是六年前的事，但在我却是记忆犹新。当我们第一次听见拉结的心跳时，对我而言就像见到她的第一面一样，茱蒂和我都为了那微弱的心跳而高兴地流泪。后来，当我在超音波照摄时看到拉结小小的身体，我的喜乐简直无法形容，心中对神创造的奇妙更是赞叹不已。能和茱蒂一起分享这些时刻对我是很特别的经验：我们能一起见到宝宝的第一面，而不是只等那天晚上听茱蒂在餐桌上转述。

最近几年来，许多作丈夫的已经知道，在太太怀孕的后三个月，他们可以跟宝宝说话，听波会经由母亲的身体传到宝宝正在发育中的耳朵。虽然宝宝听你的声音没有办法像听妈妈的声音那么清楚，但他会渐渐学习辨认你的声音。到他出生你再对他说话时，他所听到的将不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而是一个他所知道且信任的声音。你的声音对他将会是一个熟悉而肯定的声音。（如果你跟太太喜欢一起唱歌，那更好；有些明确的见证指出，孩子出生以后会认得他们最早在子宫里听见的音乐。）

如果时间许可，你能够陪太太参加准妈妈教室，请务必这样作。单单陪在她旁边鼓励她，帮助她作呼吸的运动，对她都会是很大的支持。茱蒂说，生拉结的时候（花了十四个小时，这是第一胎的平均时数），若不是我陪在旁边，她可能在阵痛的末期便要求用麻醉剂了。（她原本就不打算用麻醉剂的，因为会影响宝宝，并且会使宝宝出生的头几个小时有抑制性的影响。）如果你能找到一所医院有独立的产房或是套房会更好。生大卫时，我们找了距我们家一小时车程，有生产套房的医院。虽然远，但却值得。大卫出生后一直留在我们身边，没有被隔离到育婴室；茱蒂住在医院的时间里（只有一天），他都在茱蒂的身旁。我也能睡在沙发上，和茱蒂、大卫同在一间产房里过夜。父母亲持续的同在，会使宝宝对生命有极不同的第一印象，能带给他信任、安全感，以及自信。生命中建立信任别人的经验能让他容易信靠神，并发展出信、望、爱的属天美德。

在你的小宝贝出生以前，他不单在生理上被你妻子的身体所保护，在属灵上也是被她的爱与祷告所保护。同样地，妈妈和宝宝两人也被你所保护；外在而言，是被你强壮的臂膀环绕；属灵上，则被你支持的爱与祷告所保护（注60）。

神希望藉着你们未出生的孩子，使你们有比以前更坚强的爱，彼此更加亲密。每一次的怀孕、每一次的生产，都会留给你们美好、难忘的回忆，使你们因此更加珍惜往后的日子。一旦你分担了妻子的痛苦和焦虑，你也将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分享她极大的喜乐。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虑，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约十六21）

10 一个见证

法兰西斯

下面这个见证将分享主经常在我们当中进行的医治。医治因着在母腹中被拒绝而来的创伤，是这个见证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封信的作者自小便为沮丧所苦，并且由于她心中对人的惧怕，她总是逃避各种社交场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例子比较特别。因为她除了接受内在医治以外，我们还帮助她从邪灵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我们为她祷告几天，每一次的祷告平均都在两小时左右。）

『多年来压迫着我的沮丧正逐渐消退，在我与人们之间隔断的墙也渐渐拆除。我不再像过去一样自卑。我得着非常深入的医治；神继续不断地将他在我受造之初便已作成的美好计划，展现在我面前。

下面是一九八零年你们在弗罗里达州为我祷告时所发生之事的详细经过：

一九八零年六月九日

到达清水镇（Clearwater）的旅社后，我将圣经翻到以赛亚书一18：『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成为不朽。但因着魔鬼嫉妒，死就进了世界，凡在它权下的便须经历一死。

主藉着经文启示我，它能够医治任何因着罪的缘故在我里面所造成的伤害。我以前从不了解撒旦在我里面占了何等的优势，它是多么处心积虑地要破坏我们的潜力。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日

等着见茱蒂以前，我吓得要命，吞了三颗阿斯匹灵才镇定下来。进了她办公室以后，我告诉她我里头的困扰。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对我说：『你真是个呆子，为何要来这里呢？事情不会改变的。』然而茱蒂却向我保证，事情一定会有所不同。

我们谈过之后，茱蒂与我一同祷告。

为了让你了解圣灵接下来的工作，我必须告诉你神在一九七二年给我的一个异梦。在梦中我看到一个小小的胎儿被包在一个水泥箱里。那个胎儿被丢入一场狂烈、充满泥沼的风暴中。梦中这场风暴持续了两周半，此后那胎儿便睡着了……。污泥环绕在胎儿的四周，形成一个小山丘，最后上面长满了漂亮的青草。当我注视着这梦境时，一道闪电打到那小小的被囚者，并将包围它的箱子打破、松脱。

当茱蒂为我祷告时，这个梦又回到我的脑海中，并且我看见那胎儿躺在箱子外。一道光芒照进这个画面，并且照亮了那个胎儿。那宝宝转为粉红色，而后渐渐变为红润。我看着那宝宝接受了新的生命。一个声音临到我说：『你是我赐给你父母的礼物。』

至此我才明白，我感受到的拒绝是如此强烈，以致我巴不得自己没有被生下。茱蒂为我祷告之后，我才逐渐恢复生机，才明了——活着、受造成为人，以及充满拥有基督生命的肉身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一日

当法兰西斯和茱蒂在他们家中为我祷告时，耶稣在灵里来到我面前，他带我回到我被养育长大的家中。首先我们到了地下室，主耶稣站在我旁边和我一起看着妈妈洗衣服。然后他带我到起居室，并让我看其中一面墙上伸出的一个又深又黑的笼子，那笼子上有着水平和垂直交叉的铜条。耶稣对我说：『他再也不能伤害你。』

主也带我到我们那小农场旁的空地，他站在我的身旁……。然后我们下到草莓园里。然而就在我们回到这些地方的同时，他一一医治了我所受的伤害。（举农场旁的空地来说，我的母亲曾在那里要哥哥把许多烂番茄丢在我身上以示惩罚。那时我才十三岁，这对我微弱的自尊心是多么大的摧残啊！）

然后，还是在灵里，耶稣和我再次回到我的家中。这回我们上楼到我的房间。我正因着一场可怕的梦境而哭着（二十岁以前，这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爸跟妈开始因着我的哭泣而争吵。不顾妈的反对，爸将我抱到楼下哄我睡觉。当主耶稣向我显示这个画面时，我的父亲变成了天父，他正坐在椅子上哄我睡觉。此刻当我提笔描述时，我的心仍深受感动。

法兰西斯和茱蒂又与我祷告了一会儿。这回我发出可怕的哭喊；我还记得我喊着：『妈妈，不要打我！』我再次经历了妈赏我的一顿毒打，那事件之后我便放弃生机；我不再有任何活下去的欲望。法兰西斯吩咐死亡的灵离开，然后他斥责恐惧的灵（注61）。紧跟着，茱蒂求神以圣灵充满我灵里那些早已空荡荡的地方。』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二日

这天我独自一人留在清水镇，我决定到城里走走。这时，耶稣又在灵里来拜访我。他唤起我对某个星期一早晨的生动回忆，那时我母亲正有成堆的脏衣服等着要洗。身为长女，我理当要帮她的忙；然而我实在恨透这些杂物，也不喜欢和她一起工作。当主耶稣把这幕画面带进我的脑海时，我母亲已不在那儿，而是主自己在帮我洗那些衣服。当我们工作时他和我有说有笑；我好愉快！那一整天，不论我到哪里、我作什么，主都一直这样对我。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二日

茱蒂有事不能来，法兰西斯为我祷告，使我能从拒绝的灵里释放出来。随后我便在圣灵里安息（注62）。我感到天父——我的阿爸父正以他的手臂环绕我。他让我看到小时候的我，我就是没办法爱那个小女孩。最后，我很努力地求那小女孩，希望她能原谅这些年来我无法爱她。然后法兰西斯又为我祷告了一会儿。这次我看到主带我和那小女孩进了一家冰淇淋店。店里有三张椅子：一张给耶稣、一张给我、一张给那小女孩（其实也是我，只是年纪比较小）。当我们吃着一道美味的巧克力圣代时，主用他的臂膀环绕着我们两个。我看着正欢欢喜喜享受巧克力圣代的小女孩，她吃得满脸满手都是。她的样子实在是太滑稽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开始感受到一股对她真实的爱。主耶稣一直都在看着我们两人。最后，他看着我对我说：『从此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

从那次之后，我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和先前相比，简直如天壤之别。主教导我以爱自己的方式来服事自己；当我这样行的时候，我开始对别人也产生真实的爱。这次的医治让我感受到，作为一个人是多么尊严和奇妙的事。神在我生命中安排了一位非常特殊的人，以致这真理能强化在我里面。能从心底去爱别人真是一件喜乐的事。

那个星期在我内心深处发生了太多的事。如今我只知道我愈来愈能和自己和平相处，也愈来愈能爱别人，这是我以前从不曾体会的新自由。在我记忆和情绪里的负担也日益减轻。我对神有了一股美好的信赖；这样的交托带领我进入另一种更新、自由、流畅的祷告生命。

藉着你们的怜悯，神已将坟墓门口捆住我多年的大石头挪开。』

六月下旬，她又写了一封补充的信，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

『过去当黑暗掌权时，你根本无法想象自由的滋味。嗯，我现在的感觉棒极了！过去每当我试着爱主，或试着要完成生活里的一些任务，就会有嘲弄的声音响起。但在那拒绝的灵被提出前的那一刹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它作响。结果是：我对我自己及我所作的决定都感到很自在。几天前我遇到一位愤怒的妇女，头一回有这样的事：她的愤怒对我毫无影响！哇！我就像是在作梦一样，希望所经历的平安是真实的，更愿是永远的。

社交一直使我感到痛苦。现在我在宴会和人群中都能很自在了。（以前我总是找尽借口从各种场合离远离人群。）

在我身上最大的改变是我有一股新的活力。既然死亡的灵已从我身上离开，我不再一整天都感到疲惫不堪。过去我的生活好像一场对抗疲倦的战争；然而，现在，我感到棒极了！』

附录一

胎儿之死：流产与堕胎

法兰西斯

我们很想只谈论你的祷告会带给未出生的孩子何等的祝福；然而，我们实在必须面对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亘古的仇敌——死亡——可能会夺走那无辜的牺牲者——未出生的婴孩。约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孕妇会流产，另有百分之二的孕妇可能会胎死腹中。所以大约每位孕妇之中，就有一位会经历失去胎儿的痛苦。实际一点的做法就是，至少要谈谈流产的可能性，以及当它发生时，能做什么来减轻父母亲的痛苦。

当谈到流产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必须提到，在美国每年有一百五十万个堕胎案例。（目前美国的生产与堕胎比例是十比四。）我们也须学习如何以神的爱与医治来帮助那些曾堕过胎，事后又后悔的女性。对这些人而言，即使她们已经求神赦免，且『知道』神赦免她们，之后她们仍会难于饶恕自己扼杀了腹中的生命。她们仍不能『感觉』自己已被赦免，即使她们的信心如此宣告。对于这种人类的悲剧，祷告提供了答案。

流产的预备

藉着与你的另一半一起祷告，能帮助减少流产的机会。每当你们在一起祷告，你们的宝宝或多或少也会接受到你们对彼此的爱。当妻子在丈夫的臂膀中享受他爱的支持时，宝宝也会在这温暖的拥抱中得力，他能奇妙地感受到你们的爱。双亲的爱是宝宝在子宫里所能接收到最重要的属灵及情绪上的事实，这份爱能帮助他胜过许多压力与焦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注63）。

此外，当你们一起（或独自）祷告时，主耶稣会把你对生产的恐惧拿走。这种恐惧的消除，也能减少流产的风险。维尼博士在他的书中提到：『几乎每一个女人的情绪都有一个交感的层面。那些源自生物性反应的情绪，如恐惧和焦虑，对胎儿的影响往往超乎生理之外。而那些非源自生物性反应的情绪，像是爱或接纳等，则更是如此。就我们对人体的了解，尚无法解释为何会有这种影响。然而，接二连三的研究指出，快乐、健康的女性，有相当大的机会生出聪明、活泼的孩子。』（注64）

反之，流产的几率在那些过度恐惧的母亲身上便会大大地增加。如果她害怕，似乎胎儿能感受到母亲对生命的恐惧，所以宁愿选择不要生命，以免在出生后面对被拒绝的痛苦。胎儿期的研究显示，胎儿的恐惧程度不亚于成人。母亲的每一种情绪都会影响到胎儿。母亲身上长期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与丈夫的紧张关系，也会带给胎儿压力。小宝宝会感到母亲的压力并且有所反应。若长期处于严重的压力之下，胎儿将比其他在正常状况下的胎儿好动十倍。几项惊人的纪录显示，胎儿会将流产的警告在梦中传达给母亲；而且，往往在这梦出现后不久，流产就发生了（注65）。

没有什么方法比夫妻一起祷告，更能使胎儿安全地出生。（如果丈夫无法与妻子一起祷告，那么作妻子的也应当独自一人为孩子祷告。）这样的祷告，会缩短夫妻在灵里及感情上的距离，使他们更亲密。如果他们的婚姻有严重的问题悬而未决，那么他们必须彼此代祷，一起解决问题。他们需要彼此饶恕，并求神赐下内在医治（注66）。祷告能带来奇妙的祝福；但若夫妻间有嫌隙，他们要在一起祷告就会十分困难。你必须把你的祭物留在坛上，先回去和你的弟兄和好（太五23-24）。如果你能谦卑自己，请你的另一半饶恕任何你所加诸于他的伤害，你的婚姻将会得着极大的帮助。如果你执意心怀怨恨，那么你所伤害的就不只是你的另一半，也伤害了自己及你的孩子。尽可能与人和好，并且为着胎儿及自己的缘故，试着与自己和好。

在此，我们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有百分之九十的夫妇在胎儿死后几个月内，婚姻便出现危机，主因是他们无法分担彼此的忧伤（注67）。防范这类婚姻悲剧的最好方法，就是在祷告中深入地交通。如果你们能分享彼此的盼望和感受，并交托给主；那么，虽然你们已失去了孩子，但比起那些无法同心祷告、彼此分享的夫妻，你们将较能度过这场风暴。

最理想的情况是，让你们的同心祷告成为一剂预防针，使你和胎儿能得着保守，并为你及孩子预备好安全、喜乐的生产。

母亲的悲伤

如果你曾经流产，便能体会这种失落是多么痛苦。你无法提及你的失落感，因为没有人像你那么深刻地体会这种分离。数个月来，你不断感受到孩子在腹中的成长，他是你的肉中之肉，是你生命中最亲密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你的丈夫、其他的孩子、 你的朋友，你的宝贝仍只是个陌生人，是他们尚未见到或感受到的人。对他们而言，你的孩子还不是很真实的存在。

母亲对孩子的爱，在怀孕初期便建立了。研究显示，流产所带来的悲伤，绝不亚于孩子夭折所带来的伤痛。但是，医生和朋友可能只将之视同患了感冒一样淡然：『你还会有其他孩子的。』好像她的宝贝只是一块无关紧要的组织。

她的损失绝不轻微。我们必须知道，一个母亲在流产之后，将有四到六个月的时间处在极度忧伤之中。在这之后的半年里，忧伤的情绪则会更加严重。（若这悲伤未能得着减轻或医治，而她在一年之内又怀了下一胎的话，这个母亲将会因精神上的过度干扰与忧伤，无法与下一个孩子建立喜乐的关系。）她将不时地感受到惊讶、茫然、罪恶、愤怒与寂寞。她若找不到可以和她分担情绪的人，她将长期沮丧下去。

她的悲伤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胎儿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她身体中极亲密的一部分。然而，却没有人能分担她的悲伤，除非那人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悲剧，或是特别敏锐。实际上，她却常常找不到人可以倾吐，即使她的丈夫——那个理当在危机中作她最亲密的支持者，可能都无法察觉她那深刻的忧伤，更不用说是分担了。那么，他该怎么作呢？其实，单单倾听就能够帮助她了。但是，她可能会因过度沮丧而不想谈论这件事；作丈夫的，则可能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干脆什么都不说。更糟的是，丈夫以为告诉妻子『忘了这事吧！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再生个孩子』便能帮助她。当心中的痛苦不能敞开来谈论时，只会愈来愈严重。如果是已经生下来的孩子过世了，所有的朋友都会跑来安慰她、支持她；流产就不同了，胎儿的死无人得知。通常都不会有追思礼拜，没有致哀的机会，只留母亲独自悲伤。

由于流掉的孩子没有具体形象可以让母亲道别，因此她会有种事情尚未完结和空虚的感觉。她乃是向一个从未抱在怀里的孩子道别。如果可能，让父母看看流掉的胎儿，为他命名，或是举行简单的葬礼，这样作对孩子的父母将会是一大帮助。

此外，她也可能为她（或其他人）无法保住孩子而感到愤怒与罪恶感。每一位正常的母亲，对怀孕总是会有些不愉快地感觉：害喜、辞职或其他不愉快的经验，都可能伴随着怀孕而来。因此，她可能会有罪恶感，觉得自己不是很有爱心的母亲，会认为是因着自己的不足，导致孩子流掉。事实上，这些罪恶感正显示她是多么爱这个孩子。

准父母不单是为着预防流产而一起祷告，准爸爸能和准妈妈同担重担，并与肚子里的小宝宝建立关系。万一小宝宝不幸流产了，作丈夫的也能分担妻子的痛苦，并陪伴她度过悲伤的时期。妻子也较容易和丈夫倾诉她的痛苦，并因此将她的悲伤从阴影底下带进光明之中。如同过去每天早晚为孩子祷告一样，如今他们可以为彼此代祷，求主耶稣在孩子死后，赐下医治与鼓励。

丈夫的分担可缩短妻子哀痛的时间，并减少伴随流产而来的婚姻问题。若她不能和丈夫分享，起码也要找一位亲密的朋友畅谈，尤其是曾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更好。

最好是，她的丈夫（或朋友）不单能和她谈谈空虚和失落的感受，也能为她祷告，求主耶稣医治因为孩子死亡而带来的痛苦。

如何为流掉的孩子祷告

关于丈夫如何在流产这件事上与妻子一同祷告，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与妻子一同祷告的丈夫似乎不多，所以作妻子的可能必须自己祷告，或找个信任的朋友一起祷告。）

（一）首先，找个安静的地方。远离电话的干扰及小孩的吵闹。必须是一个你可以

专心、安静下来的地方。

（二）其次，求主耶稣以他的爱与力量与你同在。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当我们带

领这样的祷告时，作母亲的常能很真实地感受到主的同在；有时候，她甚至『看见』了主（注68）。

（三）尽情地表达你的悲伤和愤怒，将这些交给耶稣。如果你能哭出来，即使只是啜泣，都是好的。我们发现，眼泪常伴随医治而来。我们的文化背景告诉我们，哭泣是软弱的行为。然而，耶稣在他的朋友拉撒路死的时候，也会当众哭泣（约十一36），我们实在需要释放的眼泪。不过，在神同在中的哭泣，通常几分钟之后就会转为极深的平安。流产的妇女常会独自承受痛苦，并强忍住所有的流水，她需要宣泄她的眼泪，使她能从沮丧中走出来。往往在她们哭泣时，耶稣会像兄长般地将她们抱在怀里。诗篇五十六8说：『我几次流难，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

（四）饶恕你的医生、丈夫或其他被你怪罪与流产有份的人。（或许你也需要饶恕自己。）

（五）接下来，若你对任何你作过可能导致流产的事有罪恶感，那么在神的同在中，请你的胎儿（现在可能已在神的国度中）的饶恕。譬如，你和你的丈夫在怀孕期间总是不断争吵；或是，在寂寞的时候，你容许自己沉浸在沮丧与自怜中；或是，你忽略了自己的健康。（研究显示，吸烟的母亲常生出小于正常体型的婴儿。）

（六）最后，我们会让流产的母亲想象，耶稣让她亲手抱那未曾谋面的孩子。当她抱着孩子时，她可以对孩子倾吐她想说却没有机会说的话（注69）。再次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主常使这母亲知道孩子的性别。

在前面已经提及，如果流产的母亲想要跟下一胎宝宝有好的关系，她必须好好处理流产所带给她的悲伤。常有一种现象，就是母亲喜欢一直沉溺这种情绪当中，不愿自拔（所谓的『隐痛』）。因为悲伤是唯一使她对流产的孩子保持鲜明记忆的方法。没有丧礼，没有墓碑，人们（包括她丈夫）都将遗忘她曾拥有过的这块心头肉。只有当她真正明白，她的孩子已与神同在，有一天他们还会相见，她才能从哀伤与沮丧中走出来。

如果她为了要弥补流产的损失而很快又怀孕，她将有一段时间很难和胎儿建立关系；悲伤与关系的连结是无法同时并行的。她会一直害怕失去下一个孩子，而这惧怕将传递给胎儿。以上种种都显明了：为经历流产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祷告，是何等重要！

堕胎

奥古斯汀说过：『我们要痛恨罪，却要爱罪人。』但对人类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憎恨罪又爱犯罪的罪人，需要神的恩典。当我们爱罪人，我们就容易宽恕他或她的罪——论到堕胎这件事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反对堕胎的卫道之士，很可能会失去对堕胎妇女的怜悯。（有一个深具同情心的妇女团体叫WEBA——受堕胎之苦的妇女群，她们提供选择之道，以帮助被迫堕胎的怀孕妇女。几乎这组织的所有地区性主管本身都有过堕胎的境遇。）

在每年有一百五十万个堕胎案例的美国，就有许多女性——或男性，他们也有责任——为作了结束腹中生命的决定而承受痛苦。有些妇女可能仍坚信堕胎是正确的选择，但有一些人在堕胎之后，或者还在手术过程中，充满了罪恶感。根据一位协谈者的说法，她的病患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一回想起自己当时堕胎的情形，就会忍不住颤抖哭泣，仿佛她们正经历胎儿死亡时的痛苦。由此可见，许多母亲明白她们的做法是错的。堕胎所带来的伤害是如此深刻与刺痛，这些妇女无法随便和关系平常的人谈起，所以她们常得压抑自己。

我们的朋友苏珊·史丹弗（Susan Stanford）曾就她个人堕胎的经历及一连串的医治过程，写了一本书。在书里她提到『手术』之后她所感受的罪恶感与空虚：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我的身体逐渐从吸取器所带来的痛苦和震撼中复原；但我的灵魂却没有。协谈员茱丽曾警告我，我将会经历失落的感觉。可是我所经历的却是空虚、孤寂，或是一种更糟的、无以名之的感受。我曾拥有过一个人、其生命及灵魂，但现在的我只是一具里面充满了碎片的躯体。这种被粉碎的感觉，我甚至无法形容……。

又过了一小时，护士过来检查我的情况。她说我可以下床回家了……。穿衣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为一具石膏像穿衣服。手好像不是我的，而是某个陌生人的手。

当我走出诊疗室经过茱丽的办公室时，她从一堆文案里抬头看我：『你还好吧！』我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我不知道我若开口，会说些什么。真实的我已所剩无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注70）

描述完她个人那种孤寂的感受之后，史丹弗医生以一位专业协谈者的身份，将她的观察作了以下概论：『堕胎之后最普遍的感受，就是失落与罪恶感。在我辅导的个案中，堕胎后的妇女通常会本能地否认有罪恶感，并在初期，避开堕胎的话题。然而，最后这话题总是会被提起，很可能就是在原本的预产期或胎儿死亡的周年日。当我问起她们回顾的感受如何，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谈到，她们有某种程度的罪恶感。另一些正承受堕胎的心理后遗症之妇女形容她们的感受是：从麻木、沮丧，到强烈的悲哀与悔恨。』（注71）

当茱蒂在波士顿一所心理研究单位担任研究员时，她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许多心理学者也曾注意到此一现象，并发表于研究报告里）：有些接受治疗的病人，总会在一年当中的某个时期出现自杀倾向。出现的时间往往非常规律，并且可以预期（假设是每年的十一月），所以患者的家属每到那个时候都会带他们住院、检查。在研究患者的家族史之后发现，这些患者的母亲曾在怀他们的某段时间（譬如十一月）尝试堕胎。这些母亲的愿望，不着痕迹地烙印在未出生的胎儿心里；多年以后，即使这些婴孩已长大成人，他们仍不知不觉地想要实现母亲当年的愿望。通常，母亲不会告诉孩子她曾试过堕胎，但不晓得为什么，孩子就是知道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连结，真是远超过我们的理解。

在这些案例中，另一项发现也很惊人：这些病患总是用与母亲当年尝试堕胎类似的方法自杀。譬如，母亲当年尝试以药物堕胎，那么，她的孩子——即现在这些成年病患——将会尝试以过量的药物来结束生命。

如何祷告

如果你曾堕过胎，并且在后来对你所作的决定感到后悔，你可以参考下列的祷告。（对那些施压使妇女堕胎的男性亦然。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堕胎对男人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女人，只是他们通常不愿意谈，也不愿寻求帮助。）

（一）悔改。告诉神你后悔所作的一切。天主教徒或许会向神父告解；而你可以向

某位牧长或基督徒认罪。『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雅五16）当我们对一位可信任的人，最好是牧长，说出我们的罪时，我们便是将这些罪由黑暗中带进光明。在光中，主耶稣会赦免并医治我们。

而那位倾听的朋友可以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赦免你；或是宣告，你已得赦免，并得着神的释放。

当你认罪后，你会觉得重担已从肩上挪去，你将感受到何为轻省。神释放的话语能使你得自由。

但我们必须坦白承认，有些人即使凭信心『知道』主已经赦免他们，他们身上仍会存留着罪恶感。他们认为自己扼杀了一个小生命，没有什么可改变这个事实。那个孩子永远无法走在阳光下，永远无法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成长。『如果我使一个人死亡，那么我理当也没有活下去的权力。』他们将有这样的想法，并且不能饶恕自己。这种在情绪上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可由下列步骤得着医治。

（二）请你的孩子原谅你。当我们不公平地伤害到别人时，我们必须求得原谅。被拿掉的孩子仍然活着，此刻正在神国度中与众圣徒相通。所以你必须为所加诸他或她的伤害，恳求饶恕。主耶稣会把你的请求告诉孩子。

我记得曾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堕胎两年后和她的男朋友来找我。由于他们是未婚怀孕，所以那个男孩子强迫她把孩子拿掉。之后他们就分手，再也没有见面，但却分别感到做错一件事。所以他们一同来到圣路易的默顿之家（Merton House）的祷告室里，将他们的罪恶感与痛苦带到耶稣面前。

一开始，我要求他们向神悔改（如同他们向我所做的），并求他赦免。当他们悔改后，我宣告耶稣已赦免他们的罪。然后，我建议她在圣灵的同在中，请求孩子赦免她结束他的生命。她很难大声地说出来，但她还是静静地恳求孩子的赦免。

接着，我为她祷告。祷告时，她很温和地倒在一旁，脸上浮现美丽的微笑。大约五分钟后，她坐直身子，和我们分享刚刚发生的事。

异象中，她看到天父抱着一个两岁大的男孩。如果她的孩子没有拿掉，正是那个年纪（注72）。小男孩和天父在一起非常快乐，她看了很感动。天父轻摇着她的小男孩（她看得出是个男孩），小男孩高兴地笑着。

至此，她大部分的恐惧都得着了医治：她知道她的小孩正与神同在，并且十分快乐。

接下来，天父转向她，给了她一个最美丽的微笑。她在内心深处知道，天父也原谅她了。

经过一个小时的协谈与祷告之后，他们两人步出祷告室。一切都改变了，尤其是那位女孩。他们的罪恶感和羞耻感都从心中脱落，神以充满饶恕与喜乐的心生命取代了他们的旧生命。

（三）饶恕每一个与这次堕胎有关的人。你需要饶恕那些逼你堕胎的人：你的父母、男友。你可能也需要饶恕你的辅导、医生或护士——那些曾用他们的力量影响你作此决定的人。

（四）如果你来自一个重视圣礼的教会，你可以为过世的孩子举办一次礼拜。对基督徒而言，这样的礼拜可以是一个追思礼拜，让小孩的过世有一完整的总结，一个正式的告别。当我们所爱或所认识的人过世时，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告别仪式。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人中间发现同样的习俗：『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林前十五29）

对天主教教徒和那些相信为死人祷告之功效的基督徒而言，举行一个庆祝孩子将复活的弥撒会是很美的。若你认得愿举行这种弥撒的神职人员，其中的祷告过程将带有极大的能力。而且，若是为堕胎而举行的弥撒，参加的人应该不会很多，所以你将有机会自己开口祷告。

当我们因为流产意外失去孩子而处于忧伤之中，或因决定堕胎而落入相同的情形，主耶稣的爱能经由医治与饶恕重建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事实，真是一大福音。

『义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痛苦不能伤害他们。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离我们而去，仿佛是归于泯灭；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天主教圣经智慧篇三1-3）

附录二

胎儿的发育：祷告的内容

法兰西斯

当茱蒂怀孕时，我们和大多数的父母一样，很想知道宝宝在肚子里发育得如何，所以我们就到图书馆借了一些有图片、关于胎儿各阶段发育的书（注73）。这样做确实能帮助我们想象那正默默成长的孩子现在的情形，也帮助我们有点概念，知道怎么随着月份的进展来祷告。

因此我们认为，以下这些胎儿发展的摘要能帮助你每日为未出生的孩子祷告时更加集中心力。（你应该知道，每一个胎儿的大小都不一样，所以这里所给的身高和体重只是一个大概。）

第一个月

身长  四分之一英寸

发育  

小宝宝的心脏已经开始跳动（大约在受孕后第二十四天左右开始跳动，不过只有一个心室）。非常简单的脊髓此时已开始成形，从第四周时已有一条沟槽的样子。

到了第四周，眼睛及耳朵开始出现。

你的宝宝大约每天长大二十五分之一英寸。

经文  

『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一三九11-14）

第二个月

身长  一又八分之一英寸
发育

小宝宝的脸蛋及五官逐渐形成。

头和脖子占了身长的二分之一（新生儿的头占四分之一）。

在专业上来看，宝宝已不再是个胚胎，而是个胎儿了。在一个健全的人类身上所能找到的构造，现在都开始在宝宝身上成形。

虽然心脏已跳动了一个月，但肌肉现在才开始运动。

小小的四肢开始有所不同，手指的形状已微微可见，但脚掌看来仍像个船桨（因为手的发育比较快）。

身体里的器官开始发育。虽然你可能感觉不到，但随着肌肉的开始运动，宝宝已会藉着踢腿和抽动（八周时）来表达他的好恶。

经文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一三九15-16）

第三个月

身长  三英寸

体重  一盎司

发育

小宝宝的手臂、手掌、手指，以及腿、脚掌、脚趾都已完全成形。指甲则正在形成。

耳朵的外形开始出现。

眼睛已完全成形，但眼睛还是粘在一起。他的脸看来很像人类了。嘴唇则时开时闭。

医生可能可以听到微弱的心跳。

肝和脾正开始制造血细胞。

经文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赛四十九15-16）

第四个月

身长  七英寸

体重  四盎司

发育

宝宝现在已有明显的心跳。

软骨开始变成骨头，并且大部分的骨头都已定型。肋骨非常明显可见。

眼睛、耳朵和鼻子继续成长得更完整。眉毛开始形成。小宝宝已经会皱眉、眯眼，出现多种面部表情。眼睛虽然看不清楚，但对光很敏感。

经文

『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赛四十四2-4）

第五个月

身长  十到十二英寸

体重  半磅到一磅

发育

你会发现宝宝的身体长得有多快！你子宫的顶端已经顶到你的肚脐。这个月之内，你的宝宝会从六英寸长到十英寸，甚至更长。

大约在这时候，妈妈会感觉到宝宝的第一次胎动。

眼睛仍然闭着，像刚出生的小猫（眼睑在第三个月初时便已全部长出，但要到第七个月才会睁开）。

短而整齐的头发开始长出。

有时候大拇指会跑到嘴里——预备开始吸吮。

耳朵几乎已完全长成，你的宝宝现在开始听得见了。

这世界对他不再是寂静无声，他可能听得见你的声音，你心跳及吃饭、喝水的声音尤其听得清楚。他可以听到外面传来爸爸、收音机、电视、交通及音乐的声音。所以，如果你们还没开始跟宝宝说话，现在是你和宝宝的爹开始的好时候。此外，你也要尽可能地保护宝宝远离突然、强烈的声音。

经文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钝。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一二一1-8）

第六个月

身长  十一到十四英寸

体重  一磅或更多

发育

    小宝宝的眼睫毛正在长出。手指甲已长到了指尖。宝宝现在已能够听得很清楚，他可能会按着你讲话的节奏移动身体。语言的相关基本器官已形成（注74），宝宝能对音乐有所反应。研究报告指出，当宝宝听到莫扎特及韦瓦第的音乐时会放松（假设你喜欢古典音乐），但贝多芬及巴哈的音乐演奏则会紧张（注74，这点令我意外）！他们对摇滚乐也有不好的反应。如果你和你先生能唱歌给宝宝听会很美好。你和你的先生能够在宝宝出生前便和他连结，出生以后，他也会认得你的声音（在前面的例子中，那些人能记得在妈妈肚子里听到的音乐）。（有件事你可能很乐于知道，有些这个月早产的宝宝仍旧能存活下来。）

经文

『天使回答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那时候马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马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路一36-44）

第七个月

身长  十四到十七英寸

体重  二到三磅

发育

现在你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感谢神，因为如果宝宝在这个月出生，他将有极大的存活几率。眼睑现在已经分开，眼睛也睁开了。怀孕期的后三个月对在子宫内孩子与母亲之间的亲子关系特别重要。胎儿不单会感受到母亲的情绪，他也明白这是为什么，所以作母亲的对孩子及生命的态度便显得极为重要。母亲的宗教信仰在这阶段会特别让孩子有活力。反过来说，父母争吵、打架带来的惊吓也将留在胎儿心中，所以父母间的爱、平安并相互支持的关系能为他们未出生的孩子提供属灵及情绪上的安全感。在母亲经历强烈恐惧的那一刹那，宝宝的心跳会加速。如果一个母亲偶尔害怕或生气一下，对宝宝或许有点益处，但若她是长期处在愤怒、苦毒及恐惧的情况下，那么将对宝宝有害。所以，尽你一切所能为你自己，自然也是为了孩子，提供一个祥和，并充满爱的环境。

若有些事是在你控制之外，譬如家中发生不幸的事或是你对你必须离开工作感到非常不悦，那么你可以祷告，求神释放你与这些事的关系，并调整你对这些事的情绪。

在第六到第八个月之后，宝宝会发展出记忆经验的能力。

小宝宝出生以后的睡眠方式，将会被你现在的睡眠方式所影响。

经文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诗一二八1-5）

第八个月

身长  十六到十八英寸

体重  四到五磅

发育

    在这个月里，宝宝会再增加两磅甚至更多。如果现在出生，他有极佳的生存机会。到三十二周时，胎儿大脑的神经将发育得和新生儿一般。因此，宝宝已有许多意识和知觉。睡眠和清醒的状态已十分明显。

经文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四4-8）

第九个月

出生时平均身长  二十英寸

出生时平均体重  七磅

发育

    最后的这几个月里，宝宝所有的系统，都向着能在这世上生存及能顺利出生的目标，继续发展。不要焦虑，现在是祷告的最好时机，求神让生产时的每个细节都能顺利进行。如果你要用自然生产的方式，多和你的丈夫（或同伴）练习，直到整个过程都十分熟练，好比你的另一个天性一般。最重要的，求主耶稣以极大的喜乐充满你，使你满心期盼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

经文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十八1-5）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约十六21-22）

注  解

注1： Dr. Thomas Verny, The Secret Life of the Unborn Child (Summit Books; New York, 1981)。

      若你对影响未出生孩子的心理健康因素有兴趣，本书作者极力推荐这本书，可读性高。

注2： Dr. Conrad Baars, Feeling and Healing Your Emotions (Bridge Publishing Co.; Plainfield, N.J., 1979)，pp.82-84。

注3： 请参阅以琳书房出版，麦格纳所著『医治的大能』，第二章关于为人按手，长期祷告

      的部分。

注4： 作者使用的是巴克莱的经文注释，如『马太福音注释』上、下册等。虽然巴克莱不甚了解灵恩方面的属灵恩赐，他的著作却颇有帮助，值得一读！

注5： Lennart Nilsson, A Child is Born (Delacorte Press; Garden City, N.Y.,1977)。

       是一本附有照片，能帮助你知道胎儿生长发育的好书。

注6： 麦格纳“Paryers for the Unborn Child”, Charismas magazine, Nov. 1983, pp. 24-32。

注7： Frederick Leboyer, Birht Without Violence (Knopf; New York, 1975)。

注8： 下面是位女士所写来的信，她认为她的成胎是个『错误』：『当法兰西斯祷告的时候，

主让我回溯到在母腹中的日子，去感觉他的同在。由于我父母是被迫成婚的，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意外。后来，我十六岁时成了基督徒，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经验到真实的爱。我还觉得神对我的生命有个计划，要我作全时间的服事。然而，我却只是离开这个问题家庭，和一个基督徒结婚，最后以离婚结束我的婚姻。』

昨晚，我深深经历并感觉到，我的生命没有任何部分是属于意外。是他要我来到世上，而且不管我的环境如何，他总是在我身边。我所视为意外的一切事情，都是为我的益处，使我能自由地成为他造我时的样式。

注9： Frank Lake, Tight Corners in Pastoral Counseling (Darton, Longman & Todd; London, 1981)， pp. 26-27。

注10： 同上，pp.ix-x。

注11： 同上，p.39。

注12： Dr. Gerhard Rottman, “Untersuchungen uber Einstellung zur Schwangerschaft 

        und Psyche (Kinder Verlag; Munchen, 1974)。Thomas Verny, The Secret Life of the Unborn Child (Summit Books; New York, 1981)，pp. 48-49曾引用上述资料。

注13： 借腹生子的怀孕过程到底对胎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颇令我们好奇。有位借腹生子的母亲接受访问时，回答了她对胎儿的态度：『人们都会这么觉得：『我怎能离弃自己的孩子呢？』我当然不能啊！但是，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从来都不是。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自己，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瓜葛。』——引自Janice Martin撰稿的“Surrogates Are Really No Special Breed”, St. Petersburg Times, Feb. 16, 1987。

注14： Dr. Monika Tukesch, “Psychologie Faktoren der Schwangerschaft”,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alzburg, 1975。Thomas Verny, The Secret Life, p. 47曾引用上述资料。

注15： Thomas, The Secret Life, P. 49 曾引用下述资料：Dr. Dennis Stott,“Children in the Womb: The Effects of Stress”, New Society, May 19, 1977, pp. 329-32。

注16： 请参阅本书作者所著的『医治的祷告』，以琳书房出版。本书教导夫妇如何为医治一同祷告。

注17： 同注9，p. 16。

注18： 同注9，p. 32。

注19： 当然这意思不是指所有的（或大部分的）湿疹都是胎儿期的伤痛。

注20:  p. 33, pp. 14-15, pp. 30-34。

注21： Agnes Sanford, The Healing Gifts of the Spirit (Jove Books; New York, 1982), p. 20。

注22： 有时，要从黑暗权势所带来的拒绝的灵中释放出来，也需要这种祷告。

注23： 有关这方面的书，作者推荐下列作品：Praying With Another for Healing, by Dennis and Matthew Linn, S.J., and Sheila Fabricant (Paulist Press; Ramsey, N.J., 1984); Healing the Hidden Self, by Barbara Shlemon (Ave Maria Press; Notre Dame, Ind., 1982); Healing Gifts of the Spirit, by Agnes Sanford (Jove Books; New York, 1982);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ner Man, by John and Paula Sandford (Bridge Publishing; South Plainfield, N.J., 1982); Emotionally Free, by Rita Bennett (Fleming Revell Co.; Old Tappan, N.J., 1982); Healing for Damaged Emotions, by David Seamands (Victor Books; Wheaton, Il., 1981)。

注24： 这种安息在圣灵里的现象，常发生在医治的聚会中。请参阅作者所著的『医治的大能』一书。

注25： 欲知更多有关祷告释放的信息，作者推荐参阅Don Basham 所著的Deliver Us from 

        Evil (Zondervan, Grand Rapids, Mich, 1972)。

注26：  叶光明博士（Dr.Derek Prince） 著有一本附有三卷录音带的书，名为Curses: Cause and Cure (Fort Lauderdale, Fla. 33302)。

        在本书中，叶光明博士列出六种情况，可能影响整个家族的诅咒：

1. 续发性的心理和情绪上的崩溃。

2. 续发性或慢性的疾病（尤其在无法确实地作医疗诊断时）。

3. 续发性的流产或相关的妇女问题。

4. 婚姻破裂与家庭纷争的不良记录。

5. 持续性的财务发生状况，尤其是明明收入应该足够的情况下。

6. 个人或家族容易发生意外。

当然，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是属灵以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这些只能作为可能有诅咒在这家族中的指标而已。

注27： 读者或有对咒诅权势的真实性感到怀疑的。要说明运用祷告使家族从魔鬼的影响中

得释放的必要，已超出本书范围，因此作者仅陈述其从经验而来的信念，以说明的确有这种必要。基督教长久的传统一直都知道，要以圣灵的能力使人从邪灵的捆绑中得自由。作者以前一直觉得，天主教洗礼中有一项传统礼仪很奇怪，就是婴儿驱魔的祷告。我怎能为一个无知的婴孩作这样的祷告呢？但如今作者了解这种预警式驱邪的一小部分原因。对于『我们都需要从魔鬼势力中得自由』的怀疑论，是最近才有的。有一本书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性Matthew an Dennis Linn, S.J.所编辑的Deliverance Prayer (Paulist Press, Ramsey, N.J.,1980)。

注28： 同注1，pp. 46-50。

注29 ：同注1，pp. 45-46。

注30： 作者特别向寻求以祷告医治沮丧的人推荐这本书。见注21。

注31： 同注1，p. 65。

注32： 同注9，pp. 40-41。

注33： 同注9，p. 41。

注34： 同注1，p. 70。

注35： 我们学习如何彼此祷告求医治的书籍有：麦格纳著的『医治的祷告』（以琳书房

        出版）：Matthew and Dennis Linn, S.J.所著的Healing Life’s Hurts ( Paulist Press; New York, 1978), 这是一本内在医治的逐步入门法; Dennis and Matthew Linn and Sheila Fabricant所著的Healing the Greatest Hurt ( Paulist Press; New York, 1985), 这是一本处理由死亡所引起的沮丧与压力的书。

注36： Joan Lunden, “Connecting Early”, Health, March 1985。

注37： Lisa Levitt Ryckman,“Doctor Believes Bringing Up Baby Should Start Before Birth”, Macon Telegraph and News, Feb.26,1986。

注38： F. Rene Van de Carr, “Perinatal Psychology: Birth of a Field”, Brain/Mind Bulletin, Sept.30, 1985。

注39： John Grossman, “The Ultimate Nursery School?” Health Magazine, March 1985。

注40： 同注1，p. 41。

注41： Charles Spezzan,“Prenatal Psychology: Pregnant With Questions,” Psychology Today, May 1981, p. 51。

注42： Fraiberg,Selma,“How a Baby Learns to Love”,Redbook Magazine,May 1971。

注43： La Leche League, The Womanly Art of Breastfeeding(Interest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如欲定购本书，请洽下列地址：La Leche League International, 9616 Minneapolis Ave.,Franklin Park,111.60131

注44：  同上，p.151。

注45： Dr.Silvia Feldman, Choices in Childbirth

(Grosset & Dunlap;New York,1978),p.8。

注46： 同注1，p. 107。

注47： 同注1，p. 98。

注48： 同注1，p. 99。

注49： Beth Ann Krier,“Can You Remember Your Birth?” St. Petersburg Times, March 20, 1981。

注50： 同注1，p. 192。

注51： David Cheek,“Pre-Birth Memories Appear to Have Lasting Effect”Brain Mind Journal, Vol.7, No.5, Feb.15,1982,p.1。

注52： Dr. Ashley Montagu, Touching, the Human Significance of the Ski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1971),p.63。

注53： 同注45，p.2。

注54： 同注9，p.18-19。

注55： 同注52，p.82-83。

注56： 同注1，p.30-31，p.49, p.57。

注57： Jerrold Shapiro, “The Expectant Father”, Psychology Today, Jan.1987, pp. 36-42, p. 42。

注58： 有许多关于内在医治的好书，作者推荐其中两本，使你能为彼此祷告（或有必要，可以为你自己祷告）：Barbara Shlemon 所著的Healing the Hidden Self (Ave Maria Press; Notre Dame, Ind.,1982); Rita Bennet 所著的You Can Be Emotionally Free (Fleming Revell Co.; Old Tappan, N.J.,1982)。

注59： 相关的录音带有：茱蒂.麦格纳所主讲的Our Perception of God (#403)和Healing Our Image of God (#405); Brennan Manning 主讲的Healing Our Image of God (#402)。如欲定购，请洽下列地址：Christian Healing Ministries,256 E. Church St, Jacksonville, Fla.32202

注60： 有关丈夫的爱如何能在妻子怀孕时给予帮助，可参阅：William G. Genne 所著的Husbands and Pregnancy (Association Press; New York,1956)。

注61： 对从邪灵捆绑中得释放的祷告有兴趣之读者，请参考注27。

注62： 本书作者所著[医治的大能]一书第十五章有关[住在圣灵里]部分。

注63： 同注1，pp.46-49。

注64： 同注1，p.89。

注65： 同注1，pp. 87-88。

注66： 找婚姻辅导会很有帮助，尤其这辅导若能为夫妇祷告更佳。

注67： Harriet Schiff, The Bereaved Parent (Penguin; New York, 1977)p.90。

注68： 近来有一些对内在医治的批评，批评者断定这些服事者是在命令耶稣作这、作那的。然而我们祷告并不是在命令神作任何事，乃是在求他。我们在信心中知道，耶稣已临在。因着他的爱和怜悯，他似乎常让人们知道他的同在，也爱他们。当他选择如此行时，当然有助于人们得医治。

注69： 如果你觉得这种祷告方式不妥，那么，就把你想对那已在天国的孩子所说的话，向耶稣倾吐。

注70： Dr. Susan Stanford, Will I Cry Tomorrow, Healing the Post-Abortion Trauma (Fleming Revell, Old Tappan, N.J.,1987), pp.72-73。麦格纳极力向堕胎的妇女推荐本书。本书结尾部分是如何为堕胎的经验祷告求医治。

注71： 同上，p. 135。

注72： 通常，当神以这种方式帮助人时，作母亲的能知道所拿掉孩子的性别，而且有时也会知道他的名字。

注73： Pregnancy in Anatomical Illustrations(Carnation Healthcare Services,5045 Wilshire Blvd, Los Angeles, Calif.90036),是一本关于胎儿如何发育的简程补充手册，美国许多妇产科医生的办公室都有这本书。另一本比较详细、有插图的则是：Lennart Nilsson 所著的A Child is Born(Delacorte Press; New York, 1977)。

注74： 同注1。

